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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得有个机会和平台谈一谈。不是跟客服，而是跟那个制定规则的人。”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 

对中国外卖骑手的处境问题，陈国江曾经说出过上面那句朴素却又严肃的宣

告。 

大众往往将“规则的制定者”认定为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公司，也就是资

本。但是却忽略了中国劳资关系中的持份者，更有能够左右资本的是：政府、法

律法规、以及工人的法定代表：工会。在巨大的劳资关系不平等中，一个普通的

骑手想要与资本平起平坐展开谈判可谓难于登天。但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

单纯谴责资本，似乎也将当下平台经济带来的工人问题过于简化。 

本报告期望能够突破当下主流论述中“劳资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官方与工会

带入视野来思考外卖行业的发展状况，并将外卖骑手和“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

赋予揭开僵局的突破性意义。 

2023 年 3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了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结果。

在总数为 4.02 亿的全国职工总人数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然达到了 8400 万人

之多，也就是说，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工人群体，已

经占了全国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多。单就外卖骑手而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底，外卖骑手的数字便已经达到 1300 万名，接近全国人口的 1%。 

当下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经占 GDP 比重近 40%，中国官方亦将其定义为

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大肆赞扬数字经济在资源配置、提质降本增效、增加

就业、驱动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发展。平台外卖行业过去十年的迅猛发展，则是数

字经济的一个代表性例子。由 2015 年至 2021 年，中国外卖行业用户规模不断上

升，截至 2021 年 12 月，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人数达到 5.44 亿人。 

官方往往沉浸在平台经济所带来的，庞大的就业人口和巨大的资本论述当中。

而与之高速发展同步的，则是持续将近十年的官方和资本心照不宣的“共谋”，令

平台工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官方对从业工人权益问题的漠视和迟钝；以及

资本在这无规则游戏中必然会对劳方予取予求、对官方虚与委蛇蒙混过关。 

https://www.36kr.com/p/922156330076038
https://www.36kr.com/p/922156330076038
https://www.acftu.org/xwdt/ghyw/202302/t20230228_825484.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csj/2022-02-16/doc-ikyamrna1036544.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08/content_5700094.htm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J86O3MV055360T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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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录得首宗外卖员抗议以来，

平台工人的集体行动数字直到疫情前都在连年攀升。直到 2021 年，官方才姗姗

来迟，以打补丁的方式引发了大量“补丁式”的政策和指导意见，官方工会也例行

公事一样在工人入会数字上大做文章，但是这些政策在现实中几乎难以见到任何

实践和推进。 

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平台工人所面对的根本问题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工人所

面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事到如今的“解决方案”却仍然是一个又一个没有约束

力的临时政策和工会成千上万没有实质效果的入会数字；与之相对的则是个案里

的骑手一次又一次陷入平台算法的深渊，工会、政策、法律的保障大网却没有一

张能够接住他们。当工人们尝试努力自救，“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那样期望能

够代表工人和公司展开平等谈判的努力，却最终被官方扑灭打压。 

本报告期望能以工人权益状况和组织集体协商的可能性为基础，在描述“资

本贪婪”和“工人困苦”的论述之外，寻求现行体制下改善平台经济劳资关系的可

能性。“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的昙花一现，让我们看到，工人们本身有能力、

也有意愿通过集体力量改变工作场所的劳资不平衡，甚至有机会通过集体行动和

集体谈判来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 

然而，政府和官方工会在面对如此务实、有实际成效的民间工人联合体的时

候，想到的并非其对长远通过谈判协商改善劳资关系的建设性，也并非借此机会

向民间学习并改善当下僵化的工会工作体系，反而是将之视为政权的安全隐患。

最终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工人权利问题上一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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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卖行业工人集体行动数据变化 

回顾外卖行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外卖员的主要诉求从最开始集中在拖欠工资，

转移到要求平台加薪并落实相关福利待遇。2016 年，绝大部分外卖员的抗议针

对平台欠薪，只有 2 起事件是抗议公司克扣补贴。到 2017 年，外卖员要求涨工

资的抗议愈来愈多，针对平台增加罚款和扣减补贴的不满也开始出现。 

2017 年 3 月，中国劳工通讯首次报道外卖员的罢工抗议行动。3 月初，云南

省大理市的美团外卖员发起罢工，抗议平台大幅提高工人工作量。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的蜂鸟配送员工也发起罢工，抗议平台降价。 

 

外卖员劳动的压力日增，可见于 2017 年 7 月外卖行业发生的数起冲突。7 月

20 日，河北省廊坊市一位美团外卖员在被小区保安以违例泊车为由罚款 100 元

后，与对方发生打斗。其他的外卖员尝试劝阻，但打斗却变得更严重，导致 9 人

入院，其中 3 人严重受伤。7 月 27 日，同类型的事件在四川省成都市发生，数

百名美团外卖员为了声援被保安打伤的同事，与前来阻止的警察发生冲突。 

面对这种情况，《光明日报》当时发表文章指，外卖员因为要按时运送大量

的餐点压力吃重，但文中将重心放在外卖员身上，请外卖员注重公共安全，不要

只著眼工资。问题是，日渐下降的单价已经使外卖员为了提高收入而疲于奔命，

小区保安对外卖员的罚款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爆工人的不满。 

https://clb.org.hk/content/food-delivery-drivers-call-strike-highlights-stagnating-conditions-new-economy
https://clb.org.hk/content/multiple-violent-clashes-erupt-all-involving-food-delivery-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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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外卖员的抗议进入高峰期。5 月至 6 月间，美团外卖在重庆、合肥、

上海、烟台、临沂等十多个城市的骑手们发起集体抗议行动。中国劳工通讯集中

报道了发生在 5 月 16 日和 17 日，位于重庆的美团骑手罢工事件。罢工的外卖员

均是美团的众包骑手。工人们表示，他们最初被平台工作的灵活性吸引。不过，

骑手们指，很多订单运送的距离和时间根本无法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骑手们不

得不拒单。而当时美团新上线的版本宣布，将对拒单的骑手罚款，这一新措施令

拒单骑手们十分恼火。骑手们也指，美团每公里给骑手的运费单价持续下降，一

些单降至每公里 3.6 元。一单三公里的订单运费只有 6 元，但骑手的驾驶时间却

由 40 分钟降至要在 36 分钟内完成，如果超时则要扣钱。平台的这些转变迫使众

包骑手集体罢工。 

 

外卖骑手抗议降价的罢工一直延续到 2019 年。当年春节后，中国劳工通讯

录得数起工人罢工，这是由于平台看准农民工节后需要回城市打工，骑手供应量

增加，因此平台选准时机调低骑手每单的单价。山东省临忻市、济南市、青岛市、

广东省东莞市、浙江市平湖市均有发生美团骑手罢工。骑手指，年前他们一天接

40 至 50 单，可以挣得 230 元，但年后却工资大减，每天同等工作量的收入只有

130 元，减了接近一半。 

 

 

https://clb.org.hk/content/food-delivery-workers-china-strike-over-pay-cuts-and-unfair-work-practices
https://clb.org.hk/content/food-delivery-drivers-strike-protest-post-new-year-pay-c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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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卖员罢工事件中，除了抗议单价下调、强迫骑手接单之外，工人也投诉

平台各种刻扣工资的伎俩。例如，骑手发现，平台应用程式显示的跑单距离长期

低于工人实际运送的距离，变相令他们可被计算的收入减少；工人每单限定的运

送时间也在不停减少，这不仅使工人的收入减低，而且令工人更容易被平台扣钱

罚款。由于工人不是被正式雇用，因此，就算他们长期超时工作，也不会因此获

得加班工资。面对骑手罢工，美团的做法则是将参与罢工的工人列入黑名单，不

少工人从此不能再登入平台帐号。没有正式的劳动关系使得企业裁走工人不费吹

灰之力，且无后顾之忧。 

由 2020 年起，外卖员的罢工抗议开始减少，主要出于三个原因：首先是平

台调低单价的情况有所缓和；其次，疫情管控期间大量就业不足和失业工人涌入

外卖行业，使工人更加在乎优先保住一份工作，而非衡量收入是否符合其劳动付

出，而新加入的工人往往对平台过往的派送单价缺乏了解，故而他们对工资的心

理预期也相对较低，这也令新老骑手之间的竞争更激烈，使工人的团结更难发展；

第三，各地长期的疫情管控，令哪怕是同城、同地区的骑手也难以在线下取得更

紧密的联系，这也是工人集体行动大幅减少的原因。 

美团公布 2020 年的报告显示，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18 日，该公司招

聘了 33.6 万骑手——新增骑手来源中，18.6%为工厂工人，14.3%为销售人员，

其次是小生意创业者、餐饮业从业人员。澎湃新闻第六声访问一位外卖员表示︰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5691/china%3Fs-laid-off-workers-rush-into-food-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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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工厂遣散了所有工人，这些工人全都涌入外卖行业，导致我们接单少了很

多。我现在的工资只有以前一半。”另一名受访的工人则提到他的微信工作群已

由以往 40 人暴增至 200 人。 

2020 年 5 月 16 日，中国劳工通讯也记录到一场骑手们因为不满工人数目增

加的抗议。当时，河南省三门峡市数十名美团外卖骑手公开抗议新上任的代理商，

因为新代理商从外地带来约 100 名员工，大大剥夺了老骑手能抢到的外卖订单，

员工之间的竞争成为那次抗议的主因。据骑手提供的资料，以往每天 12 点到 1

点的点餐高峰期，每名老骑手能接到 17 张单左右。但自从外地骑手加入后，高

峰期每人接单量急降至 5、6 单，以至骑手都在街头苦等订单，严重影响工资收

入。另一方面，代理商要求骑手重新签订劳务合同，而合同当中未见任何有关薪

酬的内容。但骑手的工资则事实上由以往每单 5 元降到约 4 元。 

疫情管控期间，外卖代理公司的收入有所增加，这部分成本增加的压力往往

会转嫁到工人工资和其他商铺的分成比例上，令他们收入减少。有发起抗议的外

卖骑手要求，新公司与他们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明确薪资待遇，合同一式两份。

骑手亦要求公司要调度人手处理异常订单、问题单，使骑手能正常接单。餐饮行

业的商戶则发出联名信，要求工商局介入处理代理商的垄断行为。 

中国劳工通讯最期望强调的案例，是外卖员在 2018 年起的集体行动中，曾

经形成过工人的自发互助团体，当中最有名的是于北京成立的“外卖江湖骑士联

盟”的微信群及公众号。有鉴于外卖员关系松散、没有议价能力、平台长期主导

劳资关系，该微信群成立的目标是让骑手们能聚拢在一起、互帮互助。联盟盟主

陈国江本身是个外卖员，他拍摄了大量采访和记录外卖员日常劳动处境的视频，

揭露外卖平台打压工人，批评平台公然违反劳动法，对工人迟送外卖予以罚款等

不当行为。“联盟”也对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法律支援、真心关怀，累积大量工人加

入和支持。 

盟主陈国江曾说，希望当局能够专门为外卖骑手成立一个像工会一样的组织，

代表工人和平台协商待遇问题，并由地方政府出头规范外卖行业的劳动标准，而

不是任由平台公司任意压榨外卖骑手。 

事实上，陈国江当时正做着工会所应当做而未能做到的事。 

2021 年 2 月 18 日，陈国江和其他骑手发起一场小规模的抗议，指“饿了么”

在春节期间推出分为七期的额外奖励活动有欺骗工人的问题。该奖励活动每期持

续七天，鼓励骑手留京工作，但骑手发现，第六期的目标难度直线上升而难以完

成，导致无法拿到活动全额奖金 8200 元。2 月 19 日，饿了么在官方微博公开回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8%A2%AB%E8%A3%81%E5%B7%A5%E4%BA%BA%E6%B6%8C%E8%BF%9B%E5%A4%96%E5%8D%96%E8%A1%8C%E4%B8%9A%E3%80%80%E6%B2%B3%E5%8D%97%E7%BE%8E%E5%9B%A2%E9%AA%91%E6%89%8B%E7%8E%B0%E6%8A%97%E8%AE%AE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3%80%90%E6%8C%81%E7%BB%AD%E6%9B%B4%E6%96%B0%E3%80%91%E7%BB%84%E7%BB%87%E4%BA%92%E5%8A%A9%E5%B9%B3%E5%8F%B0%E8%A1%A8%E8%BE%BE%E9%AA%91%E6%89%8B%E4%B8%8D%E6%BB%A1-%E5%A4%96%E5%8D%96%E9%AA%91%E6%89%8B%E7%9B%9F%E4%B8%BB%E8%A2%AB%E6%8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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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此问题，向骑手致歉，并承诺将整理出全国所有订单有偏差的区域名单，额外

增加补偿活动。 

“联盟”的成长为工人提供了帮助，盟主和其他骑手这次行动也取得成功。大

概正正是由于“联盟”的成功，陈国江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被捕。4 月 2 日，北京

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批准逮捕陈国江，其家属于当天收到正式逮捕通知书。

此后，陈国江一直被消失。10 个多月后，2022 年 1 月 3 日，久未露面的陈国江

才在微信影音号上发布了一段 34 秒的视频，显示自己被释放。“外卖江湖骑士联

盟”现时已停止运作，外卖员的集体行动数量也处于低位。但是可以预计，在中

国放开疫情管控之后，外卖员的集体行动将再次升温，因为当下的劳资关系和三

年之前没有任何变化。 

不意外的，2023 年 4 月末，广东汕尾美团专送骑手展开大规模罢工。当时

广东连日下雨，不良天气给骑手送外卖带来困难，但美团不仅取消多项骑手补贴，

还不断压低单价。根据骑手晒出的截图，有时一单收入低至 3.8 元/单。而为提升

恶劣天气时骑手的出勤率，平台的对策是以罚代管，不上线的骑手每天甚至要被

倒扣 50 元钱，平台一系列恶劣措施引发骑手罢工。面对骑手的抗议行动，美团

迅速抽调大批外地骑手过来填补空缺，并反而不计成本地给外地骑手开出超高待

遇：食宿全包，单价按照 10 元/单计算，工资保底 200 元一天，遭遇投诉差评也

不扣钱。就这样，美团以“一天时间换掉一座城的骑手”。 

当下，美团趁着骑手数量充裕和高可替代性，通过调派外区工人来解决罢工

问题，创造跨区骑手矛盾，而政府和工会却能作壁上观，他们发现：原来资本可

以帮政府解决罢工的经济问题和政治稳定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呢？很明显，美团

这种自作聪明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不仅无助于长期解决劳资问题，甚至可能引发

各地骑手更大规模罢工；而对于政府和工会来说，掩耳盗铃的“放手”让平台来解

决罢工问题，只能令政府失信于工人，并令工会逐渐自我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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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外卖行业发展的历史 

平台外卖行业由初创到普及，前后不过十年，而其急速扩张的时间更短，大

概仅仅用了不到 3 年。这种高速的扩张，完全是倚靠资本的烧钱竞争，疯狂补贴，

但资本攻城掠地过后，那些在资本战场最前线的工人却会被刻意遗忘。基于前面

骑手集体行动的时间线，再回头看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官方的政策反应，读者也许

能看到另外一种劳资问题的相关性。 

2009-2016：初创急速扩张的平台 骑手权益的“黄金期” 

中国当下的两大外卖巨头饿了么和美团，分别在 2008 年和 2010 年成立。饿

了么早期的扩张规模与现在相比还比较缓慢，发展接近 2 年，才在北京、杭州、

广州、天津等大城市设立分公司。而美团早期则以发展团购为主，根本没有加入

外卖行业，当时原因是资本不愿意花钱经营物流系统。《美团创始人王兴创业十

年》一书曾经拿实物团购和服务团购对比。由于服务团购不用经营自家的仓储和

配送物流系统，这让美团的成本可以比其他企业压得更低，同时逐步累积用户。 

到了 2014 年，外卖平台才进入集中爆发期。这一阶段，各个平台接连获得

资本巨大的投资。美团先后获得阿里巴巴和红杉资本数亿美元融资，D 轮过后估

值达到 70 亿美元。2015 年 10 月 8 日，美团网与大众点评网宣布合并。大众点

评网与美团网联合发布声明，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成立新公司，新公司估值超

150 亿美元。而饿了么于 2014 年至 2015 年间，先后获得中信产业基金、腾讯、

京东、大众点评、红杉资本等多轮联合投资。2018 年，饿了么最终被阿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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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投入首先大大加速了外卖平台招募骑手群体的规模。外卖行业的劳动

过程十分倚赖工人的体力劳动：骑手从平台系统接到客户点餐讯息后，要亲身到

餐厅取餐，再骑车到顾客所在的场所逐一送货。每一张外卖单均是单对单的服务，

科技上暂时还无法做到一家餐厅同时对多点的大规模发送。骑手在过程中又要摸

索配送路线、找寻餐厅和顾客位置，是十分体力密集的劳动。正因如此，为了扩

张外卖市场的服务范围，美团招募了大量骑手，由 2015 年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只

有 1.4 万人，急增至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17.2 万人。 

另外，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则使市场大为扩张。外卖行业的扩张手段主要是

补贴大战。大学校园作为一个人群聚集、外卖需求旺盛的地方，成为兵家必争之

地。彼时，各大学校园纷纷出现“饿了么每单减 5 元你知道吗？”、“美团外卖低

调减单你知道吗？”等等宣传。价格补贴正是不同平台抢占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 

对骑手而言，这是个一去不复返的黄金阶段。因为平台在扩张初期需要抢占

市场，就需要吸引大量骑手到平台上来，同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骑手队伍。因

而，大部份外卖员当时是由平台直接聘用的，签订劳动合同，单量不高但配送费

高，尤其是平台价格战的打法也让外卖员每一单的单价相对较高，工作时间相对

稳定。 

 

不过，外卖平台爆发式的增长则令资本陷入预期内的严重亏损。以美团为例，

其餐饮外卖服务绝大部分的成本均来自外卖骑手的工资。2016 年，该企业的餐

饮外卖骑手成本约 51 亿，占销售及经营成本（约 57 亿）近九成。相反，美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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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和最终消费者获得的佣金当年只有 52 亿，总体毛利率是-7.65%。最初发展

的服务团购业务（到店、酒店及旅游）的毛利率则是 84.6%。 

2017-2021：兼并垄断期 骑手权益受挤压 

2014 至 2016 年平台外卖行业爆发式增长的结果，是企业亏损，一些企业更直接

退出市场，造就其他企业的扩展和垄断。2016 年 1 月，美团点评完成首次融资，

融资额超 33 亿美元，融资后新公司估值超过 180 亿美元。2019 年，美团上市。

另一方面，2017 年 8 月 24 日，饿了么正式对外宣布合并百度外卖。合并完成后，

百度外卖成为饿了么的全资子公司，外卖市场形成两家公司瓜分市场的局面。 

 

收拾了竞争对手，外卖平台马上将重点放在提高平台盈利上——减少工人成本便

成了最自然的选项。首先，外卖平台招募工人的力度明显减弱，工人数量虽然持

续增长，但增长量愈来愈少。2017 年，美团公布的日活跃工人为 53.1 万，相比

去年增长约 46 万人；到 2018 年，媒体报道的日活跃工人数字为 60 万人，当年

增长只有 7 万多人。到 2021 年，美团宣布日活跃骑手超过 100 万人，但平均每

年也只是增加了 13 万人。由此可见，相比外卖市场的扩张，外卖企业愿意吸纳

的工人愈来愈少。这样的趋势与北京青年报 2016 年中期一篇访问吻合。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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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的外卖员表示，自己的站点当时已不再招人，因此公司给的 300-500 元新人

介绍费奖励已经取消。 

 

另一方面，外卖平台开始“钻研”各种用工制度，比如众包、转包和专送制度

等。外卖平台愈来愈多地要求工人在平台注册成“众包”外卖员，而不再与工人签

订劳动合同。另一种常见的方式则是“专送”，将骑手的招聘和管理外包到加盟站

点，骑手与平台不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与此同时，原本有签署劳动合同的外卖

员也被要求转约到“众包”或“专送”（即外包至各地加盟商）。这意味着外卖员和

平台的劳动关系基本上被切断，平台不再需要承担骑手的基本工资，不为骑手缴

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费用，骑手发生事故平台也无需赔偿。更多的骑手开始成为

“个体工商户”，平台则施行“以罚代管”的运作方式来作单方面管控。对此状况的

演变和对骑手带来的后果，我们在后文将有详细的解说。 

根据美团公开的财务资料，从 2017 年起，外卖行业的发展踏入了成熟阶段，

美团餐饮外卖这一块业务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到店、酒店到旅游，成为了美团收入

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餐饮外卖业务的销售和经营成本量也首次低于此业务的

收入，意味著美团的外卖业务开始盈利了。稳定的毛利是由于外卖佣金收入外卖

成本的差距持续扩大。由 2017 年起，外卖骑手成本占佣金比例 90％降至 2019 年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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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平台一方面减少招募工人，同时，为了让现有工人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

多订单，自 2015 年，平台便不断改良演算法，投入资金来研究算法以处理配送

计划相关的劳动：包括人力分配、供需匹配、路径规划等。根据美团技术团队的

文章，由 2015 至 2018 年，美团配送 AI 团队的研发成果已将配送时长压低了一

半，从 1 小时陆续缩短到 30 分钟。这些研发成果在 2016 年逐步得到展现。《人

物》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中〉访问的美团配送站站长便表示，“2016 年到

2019 年间，他曾三次收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 年，3 公里送餐距离的时

限是 1 小时，2017 年，变成了 45 分钟，2018 年，又缩短了 7 分钟，定格在 38

分钟”。 

在平台压低每单派送时间的同一时期，人们开始留意到骑手愈来愈多在街上

闯红灯、逆向行驶和违规驾驶等行为。外卖骑手发生交通意外的事件也广为人知。

2019 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一项统计指，全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

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 325 起，造成 5 人死亡，324 人受伤，其中“饿了么”公司

发生 111 起，占比 34.2%，2 名送餐员死亡；“美团”公司发生 109 起，占比 33.5%。 

可以说，如果早期外卖员还有相对优厚的工作待遇，此时的工人则愈来愈受

平台的演算法支配。工人的劳动强度提升，导致交通意外和死伤频生，而工人获

得的单价却在下降，整体工资不复早年。外卖员的抗议和罢工也在这个时期此起

彼落。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20-09-08/doc-iivhvpwy5554456.shtml
https://bj.news.163.com/19/0706/19/EJE6EVSV043899J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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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至今:官方规管姗姗来迟 企业被动应付 

面对长期严峻的就业形势，灵活就业成为官方极力推崇的工作形态。官媒《光

明日报》曾经在 2022 年 2 月刊登《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无需过度忧虑》的文

章指出，“当下中国年轻人不同于父祖辈，对单位、组织已不再抱有执念，追求

的是‘合兴趣、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间

的平衡。文章称，灵活就业是多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外界无需过度忧虑。” 

然而这种乐观很大程度上无视了工人被迫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选择灵活就

业的现状，其中隐含的问题包括就业可持续性和发展性低、社会关系法律权责不

清以及劳动权益持续受损的问题。如果从长期的眼光看工人的整体权益和就业发

展，推崇灵活就业无异于饮鸩止渴。 

外卖员的伤亡事件频发，工人抗议的持续增长，令官方在作壁上观数年后终

于有所行动。2021 年 7 月 16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

运输部、全国总工会等 8 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

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等。这是第一份规范平

台企业的国家级指导意见。 

http://views.ce.cn/view/ent/202202/10/t20220210_37317895.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3/content_5626761.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3/content_56267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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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6 日，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

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外卖平台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

应适当放宽配送时限，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要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

加社会保险等。其中，尤其订明要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指出企

业应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更指出即使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

在劳动者权益受损害时，企业亦须承担责任。在野蛮发展多年之后，互联网平台

行业开始陆续推出一些新措施，针对企业算法设计、工人社会保障方面作出些许

改变。 

官方文件关注到了骑手权益受侵害的问题，也对平台乱象进行了一定的管治。

但也有很强的局限性。 

首先，政策文件多以“补丁”的形式对权益缺失作出补充性的救济。 

例如，在浙江省衢州市、湖州市，广东省多地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对被保

险人的范围界定中就明确了“不具有劳动关系”的要件。也就是说，这条政策针对

的主要对象是众包骑手，而非专送骑手。即便试点工作稳定推进，占比超过一半

的专送骑手仍有可能面临因缺乏社保，在受伤时所获侵权损害赔偿金或商业保险

金明显低于工伤保险赔付数额等侵害骑手劳动权益的情形。 

其次，从中国的法律政策体系来看，以上文件均无法律强制性。其中的规定

并非法官裁判时必须引用的法律条文，仅能作为判决论证说理之参考而“灵活适

用”于不同的个案中。《指导意见》对平台法律责任的规定仅具有指导意义，对

于平台企业应依法承担的相应责任表述则较为模糊。因发布时间较短，判断外卖

工人权益是否因这些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得到了改善尚需时日。但工人权益背后劳

资力量高度不对等以及劳动关系破裂等结构性问题，都并未得到解决。  

2021 年 7 月，随着《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

的指导意见》的发布，面对缴纳社保、改良算法带来的成本上升的压力，美团股

价两天跌超 28%，收购了“饿了么”的阿里巴巴则连续两天股价跌超 11%。2021

年 9月，“美团”喊出了“让算法更透明”的口号，并公开了算法规则，表示除

了机器学习模型预估的时间外，还将从城市特性、配送过程分段累加和距离三个

维度，额外测算出了三个时间。为了保护骑手，会从四个时间计算结果里，选择

一个最长的给骑手。 

早在 2020 年 9 月，随着《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舆论轰动，两大平

台巨头也作出回应。文章发布的第二天，饿了么回应称，会在消费者结账的页面

发布一个“我愿意多等 5分钟/10分钟”的按钮，而“历史信用好的优秀蓝骑士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26/content_5627462.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26/content_5627462.htm
https://www.samr.gov.cn/xw/zj/202107/t20210726_333061.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202107/t20210726_3330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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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个别订单超时，也不需要承担责任”。美团则表示将会优化系统，给骑手留

出“8分钟弹性时间”，恶劣天气下，系统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甚至停止接

单，并且美团宣布推出“同舟计划”以提高外卖骑手境遇。“同舟计划”新增了

骑手评价商户的功能，评价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变成了双向的评价。批评者认为，

几分钟的恩惠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骑手被算法控制的现状，平台看似将部分选择

权转交给消费者，实则却制造出消费者与骑手的对立，成功将平台应尽的责任和

与骑手的利益冲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而在 2021 年 9 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

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指平台疑似将数量众多的外卖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该中心通过检索发现，全国共有超过 160 万家经营范围包含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

工商户，也就是说，有超过 160 万名骑手是无法享受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个体

户”。同月，“美团”外卖平台向所有合作商发送《关于禁止要求骑手注册个体

工商户的通知》，提出“严禁诱导和强迫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

任”的要求；“饿了么”同样发布声明，“禁止以任何形式诱导或强迫新形态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转为个体工商户规避用工主体责任行为”。 

不过，这种注册个体户的情况并没有消失，随后几年我们仍然看到不少外卖

员投诉，工人称被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否则不予发工资。 

可以看到，官方政策以及公众舆论压力是促进平台回应并推出骑手权益保障

措施的最重要原因。工人失权、失声的现状并没有丝毫改变，工人权益能否得到

保障并获得平台回应，并不是由他们说了算，而是极大依赖于外界的舆论浪潮以

及官方政策的出台。而在这样的反馈与解决机制之下，平台种种措施的目的也并

非维护工人自身的权益，而是应付政府和“公关”的需要，很多结构性问题并非

平台多给骑手“5 分钟、8 分钟”就能解决。有鉴于外卖行业根本上仍然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平台要生存牟利就必然要求骑手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和速度。于是，

平台政策和系统算法仍可以通过不断“进化”，在缓解来自官方和外界压力的同

时，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压低配送成本，而最直接感受到问题的工人，仍缺乏有

效的申诉、沟通和谈判渠道。 

  

https://zgnmg.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zhicheng-report-on-food-delivery-workers.pdf
https://zgnmg.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zhicheng-report-on-food-delivery-workers.pdf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B1%9F%E8%8B%8F%E5%AE%BF%E8%BF%81%E5%BF%AB%E9%80%92%E5%91%98%E8%A2%AB%E5%BC%BA%E8%BF%AB%E6%B3%A8%E5%86%8C%E4%B8%AA%E4%BD%93%E6%88%B7%EF%BC%8C%E5%BF%AB%E9%80%92%E8%A1%8C%E4%B8%9A%E5%B7%A5%E4%BC%9A%E5%BA%94%E5%B0%BD%E5%BF%AB%E5%B1%95%E5%BC%80%E9%9B%86%E4%BD%93%E8%B0%88%E5%88%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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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化中的平台经济用工模式 

外卖平台在政策、法律框架下不断“进化”，最明显的成果之一便是错综复杂

的用工模式问题。长期以来，外卖从业者想要保障自己的权益也因此变得艰难。 

2021 年 5 月，“饿了么”平台外卖骑手刘乃仲在送餐途中突发疾病身亡，家属

认为平台未能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而诉诸法庭。法院虽然最后裁决了有关公司

应予以赔偿，却自始至终没有厘清死者的雇佣关系，而是遵循过错责任的思路去

认定裁判。复杂的外卖平台新业态工人至今没有被纳入工伤保险体系，即使上至

法院，仍然没能有个明确界定，到底当中的掣肘在何处？ 

这要回归到外卖平台的用工方式上来。短短 10 年间，外卖平台由雇佣员工

为餐馆提供配送服务，到慢慢改由众包服务公司和配送商聘用外卖配送员。更有

甚者，有外卖骑手被外地公司在第三地帮其注册成个体工商户，变相被剥夺了“劳

动者”的主体资格，失去了劳动法的保护。 

在外卖平台出现之前，餐厅往往自行雇用员工从事配送工作。2008 年起，美

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相继出现，开始为餐馆提供统一的配送服务。如前所述，

这曾经是历史上骑手权益的黄金期。当时，外卖平台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常以优

厚条件直接雇用外卖员，平台还会为他们缴纳社保，免费提供电动车、衣服、帽

子等配送装备，外卖员且还享有各类劳动权益，包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解雇

赔偿金等。 

其后，当平台竞争出现白热化，外卖巨头之间兼并垄断，骑手权益就不断被

挤压，“灵活用工”的方式逐渐出现并不断演变。为了降低或者转移成本，包括缴

税、保险的开支，外卖平台逐渐将人力成本与用工风险转移到了众包服务公司及

配送商头上。初时，平台仍直接招募众包骑手，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并为其购买

意外险。但很快，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由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签

订协议、支付报酬、购买保险。另一方面，外卖平台也将配送业务外包，联合配

送商彻底撇清了与专送骑手的法律关系。当外卖平台已经发展成千亿级的市场时，

骑手们却越发难以寻找到自己的用人单位，甚至被要求注册成“个体工商户”，这

样的变化趋势究竟是如何，而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资本一方予取予求，在法律的界线上不断试探，

工人一方却长期不知不觉的陷入平台设置的“迷魂阵”中。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在 2021 年 9 月发布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中，详

https://www.caixin.com/2022-11-16/101966158.html
https://zgnmg.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zhicheng-report-on-food-delivery-work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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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罗列了多达 8 种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归为三大类：传统模式 3 种、众包模式

2 种和专送模式 3 种，为近 10 年平台用工模式的变迁画下了重要的图景。 

（一）传统模式的进化 

模式 1: 

外卖平台出现之前，消费者通过电话点餐，餐馆让自己雇佣的员工配送。这

时，配送外卖的员工和一般的工人没有分别。 

 

模式 2: 

外卖平台在 2008 年出现后，首先与餐厅开始合作，在平台发布消息，消费

者点餐后，外卖平台统一提供配送服务。在市场规模化前期，外卖平台为争夺市

场份额，通常以优厚待遇直接雇佣骑手。这时外卖骑手仍然毫无疑问与平台有正

式的劳动关系，可直接向外卖平台主张各类劳动权益，包括加班费、经济补偿、

违法解雇的赔偿金等。 

 

模式 3: 

外卖平台曾经也使用过劳务派遣（即临时工）的用工方式，劳动法律关系和

实际用工关系出现了首次分离。不过，随着 2018 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法

律法规的施行，劳务派遣的大规模使用受到限制，平台不再使用劳务派遣的方式

用工。 

 

https://m.acftu.org/wjzl/flfg/202009/t20200907_313317.html?7OkeOa4k=qAr2kqkZdHuZdHuZdDtWMX.7njftuE1x5EPBW6c4PaEqqqqqqqqqqqqqdq


18 

 

 

（二）众包模式的进化 

模式 4：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平台需要让自己的外卖配送时间最快，故此，平台不得

不大量招募更多骑手来赢得消费者的偏好。但无疑，这当中的用工成本是可想而

知的大，外卖平台开始优化运力池（骑手）结构，以求在配送体验和配送成本之

间找到最佳的平衡。于是在 2015 年 10 月左右，出现了“众包”这一新型用工模

式。外卖平台通过调节配送单价，可以对骑手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例如让骑

手们较多地在周末或爆单时出现接单，从而实现平台轻松调配运力的目的。当然，

由于众包骑手自由度高，受管控少，服务质量难以把控，因此不可能完全替代专

送“正规军”。起初，平台往往会直接招募众包骑手，与众包骑手签订合作协议，

并为其购买意外险。 

 

模式 5: 

不过很快，外卖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由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

签订协议、支付报酬、购买保险。模式 4 到模式 5 的转变意味着外卖平台与骑手

之间隔了一道“防火墙”，原本由外卖平台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成功转嫁给众包服务

公司，外卖平台尽管使用骑手，但并不再是他们签订劳动合约的雇主。 

由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当模式 4 转变成模式 5 后，外卖平台成功地将人力

成本和用工风险转嫁给了众包服务公司。原本模式 4 中，外卖平台可能承担劳动

法框架下的用人单位责任和侵权法框架下的雇主责任，在模式 5 中，这些责任统

统由众包服务公司来承担。 

 

（三）专送模式的进化 

模式 6: 

几乎在众包模式出现的同一时期，外卖平台也开始大规模调整“正规军”的编

制。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区隔风险，外卖平台开始与配送商（即劳务外包公司）

合作，将配送业务“外包”，由配送商招募专送骑手并对其进行直接的日常管理。

这个模式下，骑手与外卖平台之间也是隔了一道“防火墙”。 

 

模式 7: 

外卖平台将业务外包是为了规避人力成本和法律风险，但配送商也可以有样

学样，继续向外“起墙”，他们将全部或部分配送业务转包、或者分包给其他多个

公司及个人。对于骑手来说，外卖平台和甲科技公司对其进行日常管理，乙公司

则是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和发放公司的单位，丁公司则为其缴纳个人所得税……这

无疑大大增加了骑手维权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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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8: 

用工模式并非止步于此，骑手被外包再外包时，中间产生了交易成本，且愈

发没有公司想要承担，最终，骑手被要求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不再受到劳动法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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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卖骑手权益保障的问题和挑战 

（一）劳动关系难以认定 

在外卖平台充满恶性竞争的扩张过程中，平台将用工成本不断向外剥离，通

过转包、分包等合作用工方式肢解劳动关系，造成劳动关系模糊而破碎的现状。

再加上只需下载客户端，勾选“同意”便可上岗的线上自行注册形式，骑手们没

有机会了解合同的内容，也缺乏对劳动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常常陷入自身权益受

损都不自知的境地，更不要说能够有什么和资方平起平坐的议价能力。而劳动关

系缺失最直接的恶果，便是实际的用人单位不需承担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

务，外卖骑手缺乏基本社会劳动保障体系的支持。 

1.1 线上缔约的合同风险 

互联网平台用工使得成为骑手的过程既简单也陷阱重重。骑手只需要下载骑

手 App（手机应用程序），再在内容繁复的电子协议上勾选“同意”就可上岗，

这导致外卖骑手对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和自身的用工情况都缺乏认识。骑手到底有

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骑手的雇主究竟是谁？谁应该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

出了交通事故受了伤，应该找谁来负责？这些最最基本问题的答案，往往连骑手

都不清楚。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2020 年发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

保护 2019 年度调研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与平台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外卖骑手

几乎已不存在。2021 年，北京协作者的统计数据显示，将近 20%的专送骑手和将

近 50%的众包骑手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用工合同。从骑手上岗的那一刻开始，现

行劳动法中，作为确立劳动关系最重要证据的劳动合同的缺失，便已为骑手的权

益保障埋下隐患。 

义联 2020年的报告数据显示，50%以上的专送骑手对合同的主要内容和所属

用人单位缺乏了解；对于用工方式更为灵活的众包骑手，有 53%在注册时不知道

自己与外卖平台没有任何劳动关系，超过四分之三的众包骑手并不清楚签订劳务

协议的另一方是哪家公司。直到陷入纠纷，他们才发现协议中写有“同意成为本

公司劳务人员”等显示双方已达成合意，建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的语句，而

对于许多全职送外卖的众包骑手，像“可以随时不工作”、“可以兼职”等不符

合骑手实际工作情况的条款比比皆是。 

http://www.yilianlabor.cn/yanjiu/2020/1906.html
http://www.yilianlabor.cn/yanjiu/2020/1906.html
http://www.facilitator.org.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M4MjM4OA==&mid=2650277781&idx=4&sn=4d191650eab378e8d0ae7ebf2dffae49&chksm=be8430ce89f3b9d878ac46ee37012767a304cc54d0175c952196fde2b0b6f8d7ff1b9f94242e&scene=27
http://www.yilianlabor.cn/yanjiu/2020/19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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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并非判定劳动关系事实的唯一标准，但平台乃至于外包配送商本应

承担的用工风险已被成功转嫁。在这些条款之下，若是骑手想要索取赔偿，他们

往往因缺乏劳动关系而不能直接起诉平台，转为起诉外包配送商。但即便如此，

他们也仍存在无法被认定劳动关系的可能。通过对 2016年至 2021 五年多时间内

近两千份有效判决进行研究，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发

现，当外卖平台将业务外包给一级配送商，一级配送商再将业务进行二次外包，

以平台为用工主体的劳动关系认定几乎为零，配送商的劳动关系认定比例则降至

约 47%。 

1.2 社会保障缺位 

国家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给予劳动者社会保障，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中，用

人单位是“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及住房公积金）的缴费主体。而在平台经济中，因为不规范的合同及难以认定的

劳动关系，外卖骑手的社保参保率极低，遭遇工伤缺乏保障和赔偿，退休养老无

着落的问题严峻。 

北京协作者的统计数据显示，31%的骑手没有缴纳任何类型的保险，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的缴纳率低于 5%，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缴纳率则低于

10%。至于防范风风险的重要补充的“新农合”和商业意外保险，有约 21%的骑手

有缴纳“新农合”（以大病统筹兼顾小病理赔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18%的骑手购买了商业意外保险。 

查阅“饿了么”《2022 年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并未见到关于社会保险

参与比例的统计数字，但其中规定“蓝骑士享有定制商业保险”且“要求入保率

100%”。然而，商业意外保险的救济水平目前仍然无法与社会保险相比。一般而

言，商业保险金提供的保障范围较为有限，其赔付数额也明显低于工伤保险。 

义联农民工中心旗下“城市工人在路上”的报道记录了一个案例。2020年 6

月，投保了商业保险的众包骑手李先生在北京送餐时受伤，最终，李先生只能报

销五万元，个人仍需承担一万元医疗费用，且没有任何误工费和治疗期间的收入

补贴。可以想像，如果骑手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严重交通事故进而导致失去劳动能

力，商业保险是无法像社会保险那样覆盖后续的医疗、养老等费用的。 

据《IT时报》报道，2020 年 12月，一上海快递骑手在送货途中猝死。根据

《上海市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若灵活就业劳动者与平台存在劳动

合同关系，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计算可达近 85 万，此外，还有一笔长期发

https://zgnmg.org/beijing/
https://zgnmg.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zhicheng-report-on-food-delivery-workers.pdf
http://www.facilitator.org.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M4MjM4OA==&mid=2650277781&idx=4&sn=4d191650eab378e8d0ae7ebf2dffae49&chksm=be8430ce89f3b9d878ac46ee37012767a304cc54d0175c952196fde2b0b6f8d7ff1b9f94242e&scene=27
https://qishoubaogao.oss-cn-beijing.aliyuncs.com/2022%E8%93%9D%E9%AA%91%E5%A3%AB%E5%8F%91%E5%B1%95%E4%B8%8E%E4%BF%9D%E9%9A%9C%E6%8A%A5%E5%91%8A.pdf
https://mp.weixin.qq.com/s/w3kzerVoME-Po9ePVAXRTg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csj/2021-09-13/doc-iktzqtyt5786484.s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938/20200815/0001-12938_27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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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供养亲属抚恤金。然而，按照商业保险合同，骑手家人最终只得到了 3万元

赔偿金。 

（二）缺乏话语权的骑手，平台主导的劳动过程 

随着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许多企业的生产链向海外转移，前制造业工人流

入平台经济当中。根据统计，2020年 2月到 4月，“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

台两个月内新增骑手 58 万人，其中 40%是前制造业工人。许多骑手将其视为工

作与工作间的过渡性行业，一位骑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去年（注：2020年）

是因为疫情，机械厂后来没订单了，不要工人了，我就也找个工作；但是找个其

他工作，要么需要先集中隔离 14 天，隔离期间也没有工资，还得去体检，这一

趟弄下来得耽误差不多 20多天的时间……想想要不就算了，先跑外卖去。” 

正如另一位骑手所说，“（外卖平台）他们不担心没人来跑，你不干，有的

是人来干。”成为骑手的准入门槛较低，职业上升空间小，行业流动性大，具有

极强的可替代性。“不缺人手”是目前外卖平台用工的常态，但同时，这也加剧

了骑手与平台之间力量的不对等。 

因此，在劳动关系的确定之外，骑手的权益保障在其劳动过程之中仍受到多

方面的挑战。尽管“灵活用工”的说法似乎将劳动的选择权交还给劳动者，尽管

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经过多重外包，对其劳动权益负责的主体往往难以在法律上

被追责，但骑手所受到的管理并未变得松散。事实上，无论是从需遵守的工作规

则、工作时长、休息休假，还是其工作报酬、个税、保险等多个角度，平台对骑

手完全处于主导甚至操控的位置。 

在整个劳动过程中，骑手的自主性极低，与平台之间存在极大的力量不平等。

平台对骑手实行着精准的劳动控制，而骑手面对薪资下降、超时劳动、高职业风

险等一系列问题，也缺乏与平台沟通、反映和谈判的渠道和能力。 

2.1 数据算法和“以罚代管”：双管齐下的劳动控制 

为提升配送效率进而压低配送成本，外卖平台通过系统算法对骑手的接单、

取餐、送餐的劳动过程实行了全方位的监控和管理。订单分配、预计到达时间、

规划路线、指导配送，一切的背后都是系统强大计算力的支持。系统还通过收集

骑手的轨迹数据实现全自动的升级优化——当骑手们发现一条比系统规划的路

线更近的“捷径”时，系统便会敏锐地更新规划路线，如此，规定的送餐时间不

断被压缩，骑手通过配送经验与灵活自主的能动性争取到的多余的时间再次被压

缩。另一方面，骑手的各种绩效（包括跑单量、顾客评价、出勤、累计里程、平

https://s3plus.meituan.net/v1/mss_531b5a3906864f438395a28a5baec011/official-website/ed3e2bb5-13dd-46ca-93ba-30808a1ca85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M4MjM4OA==&mid=2650277781&idx=4&sn=4d191650eab378e8d0ae7ebf2dffae49&chksm=be8430ce89f3b9d878ac46ee37012767a304cc54d0175c952196fde2b0b6f8d7ff1b9f94242e&scene=27
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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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速度等）也被后台数据记录在案，对其工作的评估和奖惩同样离不开系统的计

算。 

如果说互联网与算法支撑了外卖平台的飞速运转，那么严格而不合理的“以

罚代管”的管理模式则是骑手能够被平台完全控制的最直接原因。对外卖骑手而

言，罚款是家常便饭。据调查统计，55%的外卖骑手每月都要遭遇一次以上的罚

款，其中罚款五次以上的超过 15%，超时、餐品损坏以及客户差评或投诉是骑手

遭遇罚款的主要原因。在极端的案例中，骑手在月尾可能被罚到需要反付钱给公

司。一张 2019年的工资单显示，骑手当月派送收入应该有 5000 元左右，但投诉

罚款、签收率罚款再加上考勤罚款扣下来，最终实发工资是负 1500 元左右，也

就是说，骑手还要支付公司 1500多元。 

顾客的差评不是惩罚的唯一原因，不接受平台劳动管理的惩罚出现得更多，

且常以取消奖金，甚至更隐蔽的如限制接单、账号拉灰、减少派单量的形式出现，

对骑手的收入造成长远影响。例如，想要得到全勤奖的专送骑手每月必须工作达

26到 29 天左右，否则将被扣除全勤奖甚至扣发工资；蜂鸟团队版 App 的“在

线客服”页面显示，“如果经常转单，系统会记忆您当前不需要订单，会减少派

单”。 

社会学者陈龙将平台系统对骑手的奖惩形容为“以顾客为中心的‘单向—失

衡评价机制’”——顾客可以单向对骑手进行评价，而骑手缺乏辩驳和申诉的机

会；同时，获得好评所得到的奖励收入远低于被顾客打差评后需缴纳的罚款。他

观察到，对骑手而言，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劳资

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的差评往往是骑手被罚款

的直接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消费者都对骑手的处境有所了解。2019 年 12月 22

日，武汉南湖佰港城商场一名美团骑手因顾客差评持刀杀人的信息在网络流传，

尽管最终美团否认惨剧发生的原因是用户差评，但骑手与顾客之间的矛盾却被摆

上台面。在顾客与骑手的冲突之下，不公的奖惩制度与其背后的平台隐身了。 

无论是算法的全方位控制，还是“以罚代管”的严苛管理模式，其背后凸显

的正是平台与骑手之间权力不对等的问题。且不论外卖骑手没有权力参与奖惩规

则的制定和执行管理，他们甚至对系统和奖惩制度的运作缺乏基本的了解。管理

层并不在意工人在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而是指望通过罚款这一直接而粗暴的方式

压低管理成本，在收获听话又高效的员工的同时，增加额外的收入。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0SFI9IJ0551LYW7.html
https://matters.news/@masses2020/111193-%E5%8A%B3%E5%B7%A5-%E5%BF%AB%E9%80%92%E5%B0%8F%E5%93%A5%E8%B7%91%E5%BE%97%E5%BF%AB-%E4%B8%8D%E5%A6%82%E5%B9%B3%E5%8F%B0%E7%BD%9A%E6%AC%BE%E5%A4%9A-%E5%BF%AB%E9%80%92-%E5%A4%96%E5%8D%96%E8%A1%8C%E4%B8%9A-%E4%BB%A5%E7%BD%9A%E4%BB%A3%E7%AE%A1-%E7%9A%84%E6%88%90%E5%9E%8B%E4%B8%8E%E7%AA%81%E7%A0%B4-bafyreibi63645deatl2fhnifvuh4ngb2kjlqqj7hx7cownwwwkixsgvg6a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01849519
https://www.sohu.com/a/362185405_1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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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骑手薪资下降，议价能力低 

尽管算法越转越快，效率越来越高，平台巨头也终于转亏为盈，骑手的收入

却并未提高。在外卖业开始发展的前几年，骑手收入较高，可通过多多接单在薪

资上超过白领，然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式。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于 2019 年 7 到 8 月对武汉市骑手进行的调查，

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外卖骑手仅占比 2%左右，有超过五成的受访者反映，目

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调查

报告》对全国外卖骑手进行调查也显示，近一半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 4000～5999

元，月收入 8000元及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占比仅为 7%。 

平均单价的下跌是骑手收入下降的最重要原因。2022 年底，一位上海的老

骑手徐俊接受采访，指出 2015 和 2016 年时，午高峰时一个 4 公里的订单能赚

15 元。现在如有两个或多个订单同时派给骑手，一个 4 公里的订单平均只能赚

到 5.7到 6.2元。 

此外，老骑手积累的工作经验曾经可以额外创收，但现在随着算法系统越来

越趋成熟，个人经验对收入的影响也逐渐变小。财经杂志的报道将这样的情况称

为外卖骑手的“均贫富”时代。报道写道，随着外卖平台积累骑手跑单的数据增

多，平台系统便会将好送和难送的单子搭配着派给骑手；如果系统发现骑手接的

单太多，就会发提醒要个别骑手转走订单；当骑手通过经验积累发现了近道和捷

径，系统也会逐渐将送单路线改成统一走这条路。老骑手的接单、送单、转单和

挑单的经验优势被系统吸收并能够内化成为系统自定的功能本身。老骑手的经验

优势帮助系统越趋完善，但这反而使骑手的工作变得更加标准化，新骑手越容易

入门，老骑手也更容易被取代，通过个人经验积累薪酬上升的空间也被逐渐堵死。 

外卖行业的进步并非无源之水，归根到底还是需要餐饮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

消费实力的上升。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狂飙告一段落，经济发展进入

下行阶段，个人经济消费实力不再显著增加。同时，随着制造业结构升级以及供

应链向国外转移，曾经在流水线工作的制造业工人大量进入外卖行业。骑手们收

入降低，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骑手数量变多，但外卖订单数量并没有同等比例增加。 

尽管随着骑手的权益得到公众和官方的重视，平台在政策和舆论压力下，不

得不选择抛弃“最强算法”并付出了一定的社会保障成本。但我们看到，平台同

样可以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压缩成本，而其中的重要一环便是持续压低骑手

的收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33192
https://www.pishu.cn/zxzx/xwdt/589718.shtml
https://www.pishu.cn/zxzx/xwdt/589718.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ijGX57YxyAunsiOvmCOew
https://mp.weixin.qq.com/s/tijGX57YxyAunsiOvmCO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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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超时劳动严重，休息权难受保障 

中国的劳动法律规定工人的标准工作时间是每日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40 

小时；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 3 小时，每月不得超过 36 小时。但在外卖骑

手而言，标准工时的概念完全不存在。 

外卖骑手超时工作的情况极为普遍。根据统计，95%以上的外卖配送员日工

作时间超过 8 个小时，工作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占比将近三成。37.32%的骑手表

示，自己每月基本不休息，27.11%的骑手表示，自己每月能休息 1到 2天，只有

不到 10%的骑手每月可休息超过 5天。 

骑手超时工作的原因，既是因为单价偏低、以及骑手跑一单才能赚一单钱的

收入机制，也是因为，当单数累积到一定程度，平台会给出额外的奖励。根据一

位北京美团骑手展示的薪资表，每月跑到 1000 单，平台会奖励骑手 300 元。骑

手想要取得高收入，只能主动选择工作更长时间。 

尽管平台表面上允诺骑手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但实际上，为生计所困的

骑手们并没有实现这种自愿选择的权利。在工人们缺乏基本议价能力的情况下，

他们更不可能拥有所谓的标准工时和到点下班的休息权。如果跑单 8小时换来的

工作收入无法保证骑手们的基本温饱，那么，要求工人们不可以工作超过 8小时

的平台政策便不过是空谈而已。 

2.4 被迫加速的骑手承担高职业风险 

风雨无休的外卖骑手不仅要在极端天气下工作，他们还承担着高职业风险。

在裁判文书网上，以“外卖骑手”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最高频的联想便是“交通

事故”。维持收入的压力催促着骑手们不断在路上加速，很多时候，违反交通规

则成为了骑手不得已的选择——上海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9

月，共查处快递、外卖骑手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3 万余起，统计数据显示，70%

的骑手坦诚自己曾违反交通规则：例如超速、闯红灯、逆行。 《人物》杂志<外

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一文中指出，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萍认为，越来越短的

配送时间与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该文还引述一位骑手说，

“骑手们永远也无法靠个人力量去对抗系统分配的时间，我们只能用超速去挽回

超时这件事。”同样，超时工作不仅损害骑手的健康，剥夺了骑手应有的休息权，

也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超时工作和疲劳驾驶是造成外卖骑手交通事故的主要

原因之一。 

http://www.yilianlabor.cn/yanjiu/2021/1909.html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9-13/doc-iivhuipp4031621.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20-09-08/doc-iivhvpwy55544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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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对于北京外卖员的问卷调查显示，52.88%的外卖员表示自己曾“因

为送外卖而出现身体劳损或受伤的情况”。在长时间超时工作的情况下，持续的

身体消耗导致骑手劳累猝死的新闻常见于报端。2023 年初，我们在裁判文书网

以“外卖”和“猝死”作为关键词叠加搜索，便已找到 83 篇文书。仅举几例：

2019 年 5 月，在北京送外卖的饿了么骑手武震猝死。去世前一天，他连续工作

了 12小时；2020 年 3 月，湖南籍外卖骑手在出租屋猝死。经调查，在过去的两

个月中该名骑手只休息过一天，其余每天工作至少 10个小时…… 

（三）相关法律滞后，抬高骑手维权成本 

外卖骑手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甚至身亡，或者突发疾病去世，时

常难以被认定为工伤工亡并获得应有的法定赔偿；当外卖骑手在马路上撞伤他人，

外卖平台也常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同样，因为过劳所导致的职业病认定更是遥

遥无期。 

根据统计数据，在遭遇工伤时，67%的骑手选择“啥也不做，自己忍着”，

只有 10%的骑手最终选择寻求法律援助。受访者很少直接选择劳动仲裁与法律诉

讼等手段。在当前外卖骑手劳动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劳动者通常只能通过劳动

仲裁和法院诉讼的救济路径，来首先确定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即便最终

被法庭裁决胜诉，骑手中间也要经历长时间的调解、起诉、应诉，被迫卷入漫长

而程序复杂的维权当中，付出极高的时间与金钱成本。 

 

http://www.yilianlabor.cn/yanjiu/2020/19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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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当外卖骑手被迫进入法律程序，不仅

展示了现行劳动法所筑就的保护网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前的滞后与无力，也彰

显骑手及家人为了寻求公义，会主动进入与资方力量对决的场域，为权利而战。 

3.1  安徽蚌埠李卓然案：劳动关系认定的多重挑战 

面对外卖骑手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法院的判决文书一般引述 2005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作为判

断依据：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

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

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

组成部分。 

于是，证明“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

劳动”便成为了确认劳动关系的关键。通过前文对用工模式转变的概述，我们看

到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与风险，采用“层层转包”的方式模糊与规避同骑手的劳动关

系。当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被拆分再拆分，现行劳动法体系的条文本身已经无力

为劳动关系的确定提供确凿的根据。当骑手需要寻求法律保护时，便会陷入寻找

“用人单位”的迷局之中。可能有两家甚至多家分别负责为骑手派单、投保、发工

资、交个税，想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证明自己在经济、人格或组织上从属于某

个特定的用人单位时，自然困难重重。 

而另一方面，举证责任落在外卖骑手的身上，当平台后台掌握着种种数据，

对其账户以及所掌握的线上讯息有着生杀大权，骑手的考勤、派单记录，受公司

培训管理的记录都可能因为骑手与公司产生劳动纠纷而造成取证困难。2020 年，

就苏州云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蒙景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的二审民事判决书便

记载，骑手发现工作账户已被删除，无法再登录获取工作记录。 

2020 年 12 月，安徽外卖员李卓然入职“饿了么”，在公司下设的站点全职送

外卖。不过，他所签订的入职文件是《个人工作室注册协议》，即在形式上，他

属于“个体工商户”。2021 年 5 月 10 日下午，在“饿了么”工作已经约半年的李卓

然突然收到公司电话要求他参与团建活动，本在送外卖的他穿着布鞋就去了，去

到才发现是爬山活动。在当日的 3 点 47 分，他用手机在工作群组发出一条视频，

表示手机快没电了，同时穿着布鞋爬山十分不方便。到了 5 点的时候，李卓然曾

经打电话与公司领导，但无人接听，之后李卓然就失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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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上八点，李卓然的太太发现无法联系丈夫，因此便联络饿了么的站点

人员，一起到山上寻找，在 5 月 11 号凌晨一点多，大家在涂山一处山坡低谷处，

发现了身穿工作服的李卓然，他们马上拨打 120 急救电话，但当救援人员到达时，

李卓然已经失去了生命反应。 

事后公司马上将李卓然移除出工作群组，李卓然的太太希望与公司负责人会

面，但负责人一直拒绝见面，更向家属表明“见面没有意义”。李卓然太太质疑，

站点安排的团建活动，理应事前向员工交代活动性质，并提供安全防范措施，她

不明白为何站点未能及时组织搜救李卓然，站点事后的处理态度也令她难以接受。

最终，李卓然的死亡以意外事件告结。 

为申请工伤，李卓然的家属向法院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裁定物流公司与李

卓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物流公司不服裁决而到法院上诉。经审理后，法院裁

定李卓然与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认为，劳动关系的成立，取决于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以及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

的管理、指挥或监视等。法院指出，李卓然虽然签订了《个人工作室注册协议》，

但实际上却是听从物流公司安排的流程而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入职后，李还需

要接受物流公司的培训、管理，从事的工作亦是物流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故此

法院认定李与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当时在结案时指，外卖骑手作为新的用工关系，时有被企业包装成“个

体工商户”的情况，当事人可以以实际状况订明合约，但不应以虚假形式掩盖非

法目的，以规避法律责任；法官更强调，外卖员每日的劳动，平台公司理应负责。

可以看到，尽管现行法律中缺乏专门为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确定的法律法规，

但在法律实践中，一些法院能够突破了现有立法的滞后，改变原有的认定劳动关

系的方法，对外卖员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行确认。 

3.2  北京刘乃仲案：同案不同判 判罚不确定性强 

据统计，各省市法院目前针对外卖员劳动关系的认定比例大不相同，从 2016

年至 2021 年，专送骑手认定劳动关系（认劳率）的比例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

全国有 10 个地区的认劳率达到 90%以上，而排名倒数的 5 个地区（天津、陕西、

新疆、福建及海南）认劳率均未超过 50%。从起诉的程序来说，劳动争议案件必

须首先经过劳动仲裁才能进入诉讼程序，只有仲裁失败的一方才可提起法律诉讼。

同时，即便骑手在工作所在地赢得了劳动仲裁，配送商也可以返回公司注册地提

起诉讼。骑手为了赢得官司，可能需要辗转不同地区的法院接连起诉、应诉，而

这要耗费至少一年的时间。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64558395461141033/?channel=&source=search_tab


29 

 

法院判决的不确定性也因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区别甚大。根据统计，法院

往往会视“场景”严重程度（人身损害抑或财产损害；伤残等级等）决定是否认定

劳动关系，工伤案件的认劳率明显高于工作报酬或社保纠纷案件的认劳率。根据

统计，在网络外包中，工伤案件的认劳率比工作报酬或社保纠纷案件的认劳率高

出了 16.67%；而个体户的认劳率可以相差 35.90%。  

2021 年 5 月，外卖员刘乃仲在送餐途中突发疾病身亡，家属认为外卖平台

没有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将平台诉至法院。案件中死者的雇佣关系复杂，他在

蜂鸟众包平台注册，从事“饿了么”众包送餐服务。不过“饿了么”运营方就有三家，

包括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拉扎斯”）、拉扎斯网络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下称“拉扎斯网络科技”）、杭州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杭州拉扎斯”）。另外，上海拉扎斯还称其与江西速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

“速到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合作协议，送餐员的相关配送业务由对方负责。 

根据《财新》的报道，上海拉扎斯提供的外包服务合作协议显示，其将配送

需求信息派发给上海佩仁企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安徽宿州分公司（下称“佩仁宿

州分公司”），后者提供的具有配送劳务行为能力的人员需在拉扎斯信息平台注

册，并通过蜂鸟众包信息平台在线签订服务合作协议。协议称，配送服务人员在

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事故、意外事件，由佩仁宿州分公司、 

配送人员自行承担，与拉扎斯公司无关。 

而杭州拉扎斯又与佩仁宿州分公司、速到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合作协议之变

更协议，约定原协议乙方主体增加速到公司。上海拉扎斯还提交了蜂鸟众包用户

协议，称蜂鸟众包是通过信息推送的方式、向用户及物流配送需求者提供居间服

务的平台而已，配送人员在注册时就明知，其与蜂鸟众包平台不存在任何雇佣关

系。法庭上，速到公司则辩称，刘乃仲系众包骑手，工作时间、地点、接单选择

等均由其自行决定，双方签订了服务合作协议，公司与刘乃仲之间是合作关系或

灵活就业关系，且公司已经为他投保意外保险，不应再承担其他的赔偿责任。 

案件涉及外卖平台（饿了么运营方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共 3 间）、

外卖众包服务公司（江西速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另外一家外包公司（安

徽宿州佩仁公司）。北京法院审理时，认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外卖平台运营商、

速到公司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拉扎斯及速到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这样复杂的关系，让法院也感到棘手。法院认为，尽管速到公司与刘乃仲之

间的合同名为服务合作协议，但不能够仅凭合同名称就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刘

乃仲在“饿了么”平台接单，从事的是速到公司为他安排的工作任务，且速到公司

为他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符合雇佣关系特征。同时，虽然刘从事的配送劳务，是

https://www.caixin.com/2022-11-16/1019661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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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到公司从杭州拉扎斯外包而来，但是刘与杭州拉扎斯没有签订合同，杭州拉扎

斯亦没有对刘进行劳务管理，因此也不能认定他们之间有劳务雇佣关系。上海拉

扎斯是平台运营方，拉扎斯网络科技是平台商户的合同方，均与刘没有劳务雇佣

的直接关系，不需要承担雇主责任。 

最终法院的判决认为，刘对接单量的多少、自身身体情况应该有充分、全面

了解和注意义务，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自身也有过错。速到公司则在配送工

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上有不善之举。而上海拉扎斯作为

平台运营主体，能够掌握刘的配送情况，但是在处理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也有一

定过错。最终裁决是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 241.7

万元；而按照责任比例，法院判决刘乃仲自身、上海拉扎斯、速到公司分别承担

10%，20%及 70%的责任，上海拉扎斯赔偿 48.4 万、速到公司赔偿 109.3 万元。 

可以看到，案例虽然最终让死者家属得到了赔偿，且判决有提及刘与速到公

司间的雇佣关系，但判决思路却是按照过错责任的思路进行的，即必须证明平台、

众包公司有错。这令类似的案件裁决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刘乃仲已经死去，无数个刘乃仲正在面对或即将面对的，是外卖平台以及配

送商强大的法律团队。故此，当一线工人诉诸法律希望公司对其劳动经历和合理

诉求作出回应时，往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我们不禁要问，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既能代表一线工人的声音、又不需付出如此高的成本，并更可能造成结构性的改

变？骑手的声音是否必须要个个经过劳动仲裁，几番起诉或者应诉才能被听到？

骑手们为什么没有代表？ 

当中国的工会习惯于只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完成任务交差，是否考虑过

现行劳动法可能的滞后性。事实上，工会完全可以先于法律去协助工人、在现行

法律之外去争取法律和政策的改变，以惠及全体工人。 

正如《共享经济本质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一文所言，“共享经济处处表现出

劳动密集型经济的特点：通过低成本的方式获得经济规模扩张；拒绝与在平台上

就业的劳动者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逃避雇主责任。”外卖骑手所面临的种种困

境与中国建筑业工人过往长期没有劳动合同的遭遇并无二致。而无论是从上而下

的“指导意见”，还是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实际上无法第一时间且最贴切地反映

工人的诉求。这时，最接近工人的工会就更应该承担起团结工人、代表工人、并

在集体谈判中传递工人诉求的责任。而中国官方工会的长期失效，最终便催生了

“盟主”这样的民间工人组织的诞生。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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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盟主”给外卖骑手权益带来了巨大可能性 

破碎复杂的劳动关系，以及平台管理方设定的严苛规则，造就了大量劳资问

题。骑手们即使想要反映诉求，也仅仅能与平台方的客户服务员联络——想要有

代表直接与平台交涉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官方的外卖行业工会囿于反应迟钝的官

僚体系，根本不能跟上骑手的需求，但民间“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的尝

试却早就给僵化的官方工会系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雏形”和可能性。 

陈国江也是百万外卖骑手大军里的一员，最初他做外卖只是为了赚钱还债，

闲暇之余就建立了外卖骑手交流的微信群组、希望抱团取暖。在交流中，他发现

了骑手们面对平台不公时的倍感无力。陈国江在 2019 年时曾在送餐途中遭遇了

车祸，事后想要向保险公司索赔，却被告知因为没有在事故发生时走机动车交通

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所以他无法拿到保险金。同样的事故不时都发生在外卖骑手

身上，有骑手因为肇事车主失联要面对巨额医疗费，陈国江便开始想着应该要和

平台谈一谈，不是和客服，而是和制定外卖员工作规则的人。 

 

2019 年 12 月，陈国江把微信名改成了“外送江湖 骑士联盟 全国盟主”，并

开始邀请骑手们加入联盟微信群。加上早期入群的骑手一起帮忙宣传，加入的骑

手原来越多，陈国江不到一年内成了十一个骑士联盟群的群主，每位联盟成员还

拥有一个数字编号。这时候他开始帮忙解决骑手遇到的各类困难，包括处理交通

纠纷，帮他们联系法律援助，亦协助他们找房子、租送外卖的车辆电池等。 

陈国江曾协助一位遭遇交通意外的外卖骑手，这位骑手因为肇事失主失联而

需要独自面对 8 万元的医药费，陈帮他找到了法律援助机构，垫付了 5 万元医药

https://view.inews.qq.com/wxn2/20210201A09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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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更得到了 1 万元的保险赔偿金。陈国江把这件事做成了视频，放在快手视频

平台上，他说想要让更多外卖员知道，可以“有事找盟主”。 

陈国江越来越被业界的骑手知道，偶尔碰到骑手间的纠纷，他一到现场，“盟

主来了”，双方立马就能和好。而除了解决纠纷，陈国江还经常在群里充当“导师”，

教大家如何申诉、如何跟顾客和商家打交道、如何正当防卫。直播中，他告诉兄

弟们，少接低价订单，因为这只会让平台的单价一再下降，“不要让系统觉得，

你是一个老实的、什么单都接的人”。陈国江在接受访问时还表示，期待有一天

“上级部门”能够关注到外卖员权益，成立协会，保护大家的利益，“只要他们能参

与，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陈国江无偿的付出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但似乎没有按他的设想得到“上级

部门”的肯定。他在过去的访问中曾提过，自己曾经因为联盟的事情进过看守所，

当时只是因为美团和饿了么在降价竞争波及骑手收入，骑手们不满，他便提议说，

不然骑手可以在某一区域不接单，然而根本都未成事，警察就拘留了他 26 天。 

2020 年 10 月，联盟在北京十里河建立了骑手之家，为在京务工的从业者提

供免费的暂住、行业技术指导服务，骑手之家更协助外卖骑手们处理交通事故及

运送纠纷。然而，两个月后，骑手之家就被社区民警以“防疫治安压力”为要求关

闭。 

到了 2021 年 1 月，“饿了么”平台针对众包骑手推出了“畅跑春节优选系列赛”

活动，称外卖员如能完成活动时间内的 7 期派单任务，将可以获得 8200 元奖励。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平台将第 6 期的派件量从一周 200 单调高到 380 单，事实

上无法完成，这引发骑手不满。2 月 18 日，陈国江应工友要求，上传视频质疑

“饿了么”利用春节奖励欺骗骑手留京不回家，且试图用骑手间的竞争压缩平台成

本，认为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剥削外卖员。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最后，平台迫于

舆论压力低头，“饿了么”在 3 日后发布道歉声明，称会增加补偿活动和调低第 7

期的派件量。这本是一场骑手发声反对平台压榨、最后成功争取平台道歉的胜利，

然而，2 月 25 日晚上，陈国江被北京警方带走，3 月 17 日，陈的家人收到北京

公安局发出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称陈因为寻衅滋事罪被拘留。 

“上级部门”对陈国江所做的事情似乎呈负面态度，才最终以“寻衅滋事”拘捕

陈国江，但实际上陈国江的角色一直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准工会的组织方式在团

结骑手、代表骑手维权。放在工会的视角下，陈国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刚入

职骑手进行职业培训、协助他们适应工作，又或是当骑手遭遇纠纷时，第一时间

出现在现场、帮忙寻找免费的法律援助，又或者是，通过发布视频代表骑手发声、

http://m.womenjia.org/z/202301/25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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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骑手们的权益和分享维权经验……如此种种，陈国江的所作所为足以承担一

个行业工会应该协助工友们的范畴。 

全国总工会从 2018 年开始，在工会系统启动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

员等八大重点群体从业人员的建会入会工作，广东省总工会也信誓旦旦地说：外

卖骑手入会，是检验工会工作的试金石。不去细究八大群体建会入会的成效如何，

单从陈国江短短时间内单凭一人之力就得到上万骑手的响应入群，且大家更形成

了共识“有事可以找盟主”，陈国江所做的事情、做事的方式就值得总工会参考和

借鉴。尤其是，在诸多访问中，陈国江都对“上级部门”有渴望，他相信若有上级

部门关注，那么问题可以解决得很快。 

我们可以像每年地方工会给上级工会呈报工作总结一样，写一写陈国江仅凭

一人之力而组成的“骑手联盟”，做到了多少资源及人力充沛的官方工会“不会做、

不敢做、不愿做”的工作： 

• 培训就业方面：盟主协助准骑手办理健康证、租车事项；为新入行的骑手

分享接单经验； 

• 工人组织方面：盟主经常提醒骑手不接低价的订单，确保自己的订单价格

不会下跌，联盟把骑手利益最大化放在最前面，骑手们信赖并自觉招募其他骑手

加入联盟； 

• 职工文化方面：每个入群的骑手均有一个会员编号，联盟定期组织员工聚

餐，提供互助保障、生活救助、法律服务、经验分享等帮助； 

• 协助维权方面：为遭遇拖欠工资、遭遇车祸的骑手们解答疑难，为想要仲

裁、起诉的骑手牵线搭桥，让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 

• 网络宣传方面：盟主分别在抖音和快手都有数万粉丝，很多视频的阅读量

高达十多万甚至上百万； 

• 集体协商方面：“有事就找盟主”已经成为北京骑手的共识，盟主被捕之前

曾经建立了十多个微信群，骑手的好友多达上万。盟主曾经组织骑手在双十一期

间针对平台进行罢工，他更期望通过这些行动“和制定规则的人谈一谈”。 

这样一张成绩单列出来，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工会的工作者们会脸红心跳、自

愧不如。 

可是近些年，全国各地各级工会网站上无一例外，都曾刊登过当地工会大张

旗鼓举行包括外卖员在内的八大群体工人隆重入会仪式的图片。在这些图片中，

工会领导在台上排排坐，新就业形态工人或是“八大群体”的工人则在台下列队举

牌宣誓入会，图片说明例牌都是建会任务圆满收官大功告成。与官方工会这类“表

面文章、说套话、走过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新就业形态企业对工人权益

https://weibo.cn/sinaurl?u=http%3A%2F%2Fwww.gdftu.org.cn%2Fxwzx%2Fhyhy%2Fcontent%2Fpost_266233.html
https://weibo.cn/sinaurl?u=http%3A%2F%2Fwww.gdftu.org.cn%2Fxwzx%2Fhyhy%2Fcontent%2Fpost_266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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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害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包括外卖员在内的行业工人集体抗争的行动也同步攀

升。 

事实上，新业态各行业的发展时间已经不短，平台扩张带来的问题已在上文

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但必须指出的是，时至今日，现行体制还没有解决这些

问题的能力、还没有建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以维护从业者的合法权益。而海量

的侵权案件只能走上法律途径的最终结果，要么是让没有保障的从业者哑忍，要

么只能靠法官大发善心行行好，多为弱者争取福利，然而此类问题源源不绝，且

完全没有制度途径的有效解决。 

原本，当局看到陈国江及其联盟的尝试后，本可以让工会顺势而上，和陈国

江及联盟一起工作，填补这其中工会代表的巨大空白，那么，当局对于新业态工

人权益问题的担忧也可以顺势解决。整件事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若工会当其

位做其事，由他们来依法代表工人和“制定规则的人谈谈”，外卖江湖又何必需要

有盟主呢？ 

盟主真正应该进入的是全国总工会的大门，而不是看守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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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总的外卖行业工会建设：有组织入会形式、无集体谈判实质 

从外卖员的生存状况可见，这些工人急需要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出面。工会

出面，可以帮助工人落实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等劳动者应有的福利，可以与行业

企业就工资福利问题劳动安全等问题展开年度集体协商，也可以在工人遭遇到不

公待遇时出面代表工人维权。不过，伴随着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外卖行业工会

建设却一直成效甚微。 

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声称拥有超过 3 亿名工人会员。2021 年以来，全国

新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 1037 万人。各地工会是否为了完成指标搞形式主

义入会，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我们不得而知，但 CLB 与各地工会谈话所涉案

件中的新就业形态工人，全部没有加入工会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但全总目前既没有真正动员和组织会员的意愿，也没有这种动员组织的能力。

其实，工人会员们本可以自己通过集体力量改变工作场所的劳资不平衡，并通过

集体谈判来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这些谈判应当是经济和法律层面的根本问

题，而非一些不疼不痒的技术细节。 

2018—2021：全总发起八大群体入会 但成效不彰 

2018 年 3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八大群体入会”行动，倡议将包括外卖

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等平台工人在内的工人纳入工会组织。这是全总首次明确

要将外卖员们纳入工会组织。当年起，有地方工会开始举行“八大群体集中入会

仪式”，作为其组织外卖员工人入会的成绩展示，也有地方工会探索成立外卖员

行业工会联合会，或是成立与职工之家性质相似的户外劳动者协会，为外卖员等

提供热水热饭等服务。 

不过，无论是集中入会、探索建立工会联合会，还是户外劳动者协会，都是

颇为形式主义，只是完成了向上级交差的数字工程。这些表面上的组建工作没能

真正将外卖员组织和团结到全总及其下属工会。 

2018 年 10 月 2 日，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发生一起美团外卖骑手集体罢工抗议

被拖欠工资事件。中国劳工通讯随即致电宿州市总工会与萧县总工会，但这两级

工会既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外卖骑手罢工，也不清楚外卖员工人入会情况，地方

工会最后建议 CLB 找安徽省总工会了解关于八大群体入会的落实情况。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411/c1001-29917885.html
https://maps.clb.org.hk/?map=1&i18n_language=zh_CN&startDate=2018-09&endDate=2018-10&eventId=2020010622223492326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5%B7%A5%E4%BC%9A%E6%94%B9%E9%9D%A9%E8%A7%82%E5%AF%9F%E4%B8%8E%E4%BF%83%E8%BF%9B-%E7%AC%AC%E4%B8%89%E6%9C%9F-%E5%AE%89%E5%BE%BD%E7%9C%81%E7%AC%AC26%E4%B8%AA%E6%A1%88%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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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正是全总 2018 年开展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入会集中行动的 5 个试点

省（区）之一，但 CLB 访问安徽地方工会发现，到 2018 年底，大量外卖员仍然

没有加入任何工会，组建外卖员工会仍然沿用依靠企业同意才能建会的传统。 

 

    2018.10.2 安徽宿州萧县美团外卖骑手集体罢工抗议被拖欠工资，CLB 采访地方工会 

无独有偶，2019 年 3 月 19 日，山东省威海市发生一起点我达外卖骑手罢工

事件，骑手们抗议配送价格过低。CLB 就这起事件访问了威海市总工会，发现一

群外卖工人曾经来咨询威海市总工会，想了解自身如何加入外卖工会、是否有外

卖员行业工会——这是一次工人主动上门寻找工会、给工会提供组织工人入会和

组建行业工会的良机。然而，尽管全总早已将八大群体确定为入会的重点群体之

一，当时威海市总工会却拒绝了这群工人，原因是——威海市工会认为这些外卖

工人不属于“八大群体”。 

表面上看，这只是个别地方工会当时对于“八大群体”的范围认知不足而导致

的一次工作失误；往深层看，这反映了地方工会仍然将工人入会视为一种格式化

的操作，“八大群体入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尽可能吸收包括外卖员在内的工人

入会，以加强工会的组织基础，而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工会指派的入会任务和目标。 

八大群体入会的提出者也许根本没想过，把八大群体吸引入会以后怎么办？ 

于是，一边厢各地工会每年都有组建任务，从忙于组织农民工入会、建筑工

入会，到忙于组织外卖员等“八大群体”入会，另一边厢，这些组建工作和外卖员

https://www.acftu.org/ghjj/srtjcygrdwjsgg/wjhb/qzwj_13657/202208/t20220803_813156.html
https://www.acftu.org/ghjj/srtjcygrdwjsgg/wjhb/qzwj_13657/202208/t20220803_813156.html
https://maps.clb.org.hk/?map=1&i18n_language=zh_CN&startDate=2019-02&endDate=2019-03&eventId=2020010622223471052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5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A8%81%E6%B5%B7%E7%82%B9%E6%88%91%E8%BE%BE%E9%AA%91%E6%89%8B%E7%BD%A2%E5%B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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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毫无关系，以至于外卖员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因为工会组织的成立而有所改

善，反而随着行业发展与企业间竞争而每况愈下，屡屡发生悲剧。 

2020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市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送餐途中猝死，饿了么平台

初时表示只能出于人道主义给家属提供 2000 元，引起一片哗然。CLB 于 2021 年

1 月访问了事发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孙河工会服务站，得知该地送餐员仍然没有

工会可以加入，因为成立工会是以公司为单位建会而非个人建会，必须要平台公

司主动成立工会，外卖工人才能入会。而且，就算外卖员加入了工会，他的组织

关系也只能在公司所在的辖区，由该属地的工会来管理。讽刺的是，当时孙河工

会工作人员告诉CLB，北京市朝阳区有成立包括外卖企业在内的快递行业工会，

并实现了百分百全覆盖——但那时，北京市大量的外卖骑手却既没有劳动合同，

也没有加入行业工会，发生工伤意外乃至猝死后工人家属求助无门。 

那么，表面上全覆盖的外卖行业工会究竟是谁人建立？如果工人并未信赖工

会、工会没有真正代表工人，所谓的外卖行业工会要如何代表外卖员们与平台企

业展开集体谈判、改善工人权益？ 

不到一个月，2021 年 1 月 11 日，饿了么外卖员刘进在江苏泰州一家配送站

门前自焚讨薪。江苏泰州市总工会及海陵区工会于 2021 年 2 月接受 CLB 采访时

表示，当地并没有外卖员行业工会，同时外卖员加入工会仍然沿用“依靠企业同

意才能建会”的老路子。 

在平台的兼并垄断期里，悲剧屡屡发生，正是工会从突发事件介入、代表工

人维权并吸引和组织广大外卖员加入工会的时机。但地方工会却止步不前，既无

法组织外卖员工人入会，也更加无法代表外卖员的利益与外卖企业展开行业集体

谈判。外卖员入会问题俨然已经成为了如“农民工”一样入会工作中的老大难。 

从 2018 年到 2021 年间，三年过去，大量的外卖员仍然没有加入工会组织，

个别地方的工会成立了外卖员工会或是户外劳动者协会，但那只是形式上完成目

标，没有真正的组织基础，工会也就无从展开外卖员行业的集体谈判。总体而言，

工会依然距离外卖骑手非常遥远。 

2021 年：全总推进新业态劳动者入会 称要结合维权与集体谈判 

有鉴于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们缺乏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程度低，普遍缺乏议

价能力与欠缺工会代表，劳动权益被侵害问题的社会影响日益严重，2021 年 7 月

23 日，人社部连同全国总工会在内八部门联合推出《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0-12&eventId=2021010717273366604&industry=7&parentIndustry=7&industryName=%E4%BB%93%E5%82%A8/%E7%89%A9%E6%B5%81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13%EF%BC%9A%E5%A4%96%E5%8D%96%E5%91%98%E7%8C%9D%E6%AD%BB%E3%80%81%E8%87%AA%E7%84%9A%EF%BC%8C%E5%85%AB%E5%A4%A7%E7%BE%A4%E4%BD%93%E5%85%A5%E4%BC%9A%E5%A6%82%E4%BD%95%E8%90%BD%E5%88%B0%E5%AE%9E%E5%A4%84%EF%BC%9F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41909230523150&addressId=320100,320200,320300,320400,320500,320600,320700,320800,320900,321000,321100,321200,321300&parentAddressId=320000&address=%E5%8D%97%E4%BA%AC%E5%B8%82,%E6%97%A0%E9%94%A1%E5%B8%82,%E5%BE%90%E5%B7%9E%E5%B8%82,%E5%B8%B8%E5%B7%9E%E5%B8%82,%E8%8B%8F%E5%B7%9E%E5%B8%82,%E5%8D%97%E9%80%9A%E5%B8%82,%E8%BF%9E%E4%BA%91%E6%B8%AF%E5%B8%82,%E6%B7%AE%E5%AE%89%E5%B8%82,%E7%9B%90%E5%9F%8E%E5%B8%82,%E6%89%AC%E5%B7%9E%E5%B8%82,%E9%95%87%E6%B1%9F%E5%B8%82,%E6%B3%B0%E5%B7%9E%E5%B8%82,%E5%AE%BF%E8%BF%81%E5%B8%82&parentAddress=%E6%B1%9F%E8%8B%8F%E7%9C%81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13%EF%BC%9A%E5%A4%96%E5%8D%96%E5%91%98%E7%8C%9D%E6%AD%BB%E3%80%81%E8%87%AA%E7%84%9A%EF%BC%8C%E5%85%AB%E5%A4%A7%E7%BE%A4%E4%BD%93%E5%85%A5%E4%BC%9A%E5%A6%82%E4%BD%95%E8%90%BD%E5%88%B0%E5%AE%9E%E5%A4%84%EF%BC%9F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3/content_5626761.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3/content_56267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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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全总再次宣布要重点组织包括外卖员在内的平台工人入会。 

2021 年 9 月，全总制定了《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的若干意见

（试行）》，主要方案是通过三层工会体系建设——即组建用人单位工会、组建

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组建乡镇片区等地区工会联合会，来推动平台工人逐步

加入工会。这三层工会体系被称为“重点建、行业建、兜底建”，呼应了平台经济

下复杂的用人与用工关系。 

当前，对于有正式劳动关系的工人而言，如果平台公司及下属公司成立了公

司工会，他们可以加入所处的公司工会；同时，同类企业比较多的地区可以成立

行业工会，由地方总工会配备经费和资源。如果工人未能加入公司工会，他们可

以先加入地区性的行业工会； 

而对于劳动关系不明确的工人，全总提出他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地区工会

联合会；这些地区工联会会覆盖既无法加入公司工会也没有行业工会加入的工人，

发挥兜底的功能。 

2022 年 11 月，全总又制定了《关于深入推进“兜底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重点强调针对平台经济，在企业工会、行业工会未能组建和无法覆盖的地方，应

推动地区工联会作为平台工人入会的“兜底”组织，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确保工

人“想入能入、应入尽入”。 

全总这两次针对平台工人入会的指导意见都提到，将外卖员、快递员、货车

司机与网约车司机这四类平台工人群体作为组建工作的重点。在针对平台工人的

特点而推出三层工会体系组织工人入会之余，全总同时也强调，要通过“深化维

权服务吸引新业态劳动者入会”，实现“劳动（工作）关系在哪里，会籍就在哪里，

工人只需要一次入会、动态接转”等。 

2023 年 1 月，全国总工会又印发《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

调机制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以 12 家头部平台企业为重点推动建立协商协调

机制。文件重点指出,要推动平台企业与工人和工会就劳动者权益事宜展开集体

协商，地方总工会要牵头组织，对此责无旁贷。同时，也请产业工会选拔平台工

人作为协商代表，展开行业集体协商。在快递业，全总鼓励推广京东集团集体协

商模式，指出北京市总工会指导京东集团工会，最终京东集团集体协商覆盖了全

国 30 万员工；在上海市，上海总工会组织外卖员与“饿了么”平台协商，最终签

订了覆盖全市骑手的协议。全总针对集体谈判的这一文件，不啻于在工人入会的

基础之上，翻开了下一页重要的新篇章。 

https://www.acftu.org/ghjj/ghjczzjs/zdwj/202301/t20230109_823366.html
https://www.acftu.org/ghjj/ghjczzjs/zdwj/202301/t20230109_823367.html
https://www.acftu.org/ghjj/xxtldz/gzyw_13628/202301/t20230113_823581.html
https://www.acftu.org/ghjj/xxtldz/gzyw_13628/202301/t20230113_823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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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动作表明，全总不仅意识到了平台工人的权益多年来严重受损且缺

乏工会代表，更积极思考着，要通过维权工作和集体谈判工作来吸引工人信任工

会并加入工会。如果全总能通过三层体系把所有类型的平台工人都吸收入会、并

简化工人的会籍关系转移和入会，想必全国超过 2 亿名灵活用工的工人都可以加

入工会，成为全国总工会强大的会员组织基础。 

再进一步，如果全总及其行业工会能收集平台工人关心的问题并代表工人的

权益，向平台企业提出集体诉求并要求谈判解决，长此以往，平台工人的权益问

题就可以通过行业集体协商来调整。工人不需要在侵权事件发生之后求助，工会

也可以通过集体协商的机制，预防劳资冲突升级，代表工人争取利益，逐步提升

行业工人的福利待遇。 

2022 年—2023 年 各地外卖员工会成立 实质问题难解 

如果只从数字上看，过去一年多，各地组建外卖员工会成果斐然。 

2022 年 7 月 29 日，全总宣布，新业态劳动者入会建会实现突破，2021 年全

国发展新会员超过 350 万人；2022 年 6 月底，新业态劳动者入会人数达到 687

万人。2022 年底，全总宣布已在“2021 年年度互联网百强企业”内全部组建了工

会；并提出，目标是 2023 年时完成两年间 800 万新业态劳动者入会。 

在外卖行业，尤其是 2021 年到 2022 年间，各地如雨后春笋一般成立了大量

外卖企业工会和外卖行业工会。仅通过搜索关键词和地方工会，就可以见到许多

相关新闻，例如： 

陕西 我省探索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 2022/08/03 

上海 上海工会促增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福祉 2022/12/27 

云南 云南省祥云县工会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安心暖心  2022/02/25 

四川 江阳区成立外卖行业工会联合会 外卖小哥有了自己的“娘家”  2022/10/18 

安徽  外卖小哥有了新依靠——安徽滁州市成立外卖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 

2022/07/04 

广东 我市积极吸引骑手加入工会组织打造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江门模式” 

2022/12/14 

江苏 江苏“外卖小哥”有了自己的党组织！ 2022/07/24 

江西 江西：外卖小哥等零工经济就业群体，将设立工会！  2021/03/16 

湖北 通城县总工会指导“美团外卖”签订集体合同   2022/10/16 

…… 

https://www.acftu.org/xwdt/ghyw/202208/t20220810_813422.html
https://www.acftu.org/xwdt/ghyw/202211/t20221129_822288.html


40 

 

不过，在深入考究细节之后，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些新建立的外卖工会虽然

响应了全总的三层工会体系建设，但对于外卖员权益保护方面意义不大。 

以安徽省总工会为例，该省因推动货车司机入会工作成果斐然，被选为新业

态劳动者入会工作的试点经验省。2022 年 9 月 5 日，据全总报导，安徽省总工

会已在包括外卖员、快递员在内的四类新就业形态领域发展会员 41.2 万人，组

建了相关市级工联会 44 家、县级行业工联会 120 家，并曾部署展开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入会“百日攻坚”行动。安徽省还制定了货车司机等四大新就业形态群体

《行业性集体合同》（范本），其中蚌埠市的外卖行业集体协商还被全总推举为

典型案例之一。 

但通过 CLB 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过去一年多的资料整理，安徽省的外卖员、

快递员、货车司机们仍然频繁被拖欠工资，工人们仍然不得不通过集体行动的方

式来解决侵权纠纷。 

2021 年 8 月 3 日，安徽省芜湖市，韵达快递罢工； 

2021 年 9 月 14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通快递罢工； 

2021 年 9 月 18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通快递拖欠工资，快递员罢工讨薪； 

2021 年 10 月 20 日，安徽省合肥市，百世快递网点关闭，快递员讨薪罢工； 

2021 年 10 月 24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通快递罢工； 

2021 年 10 月 24 日，安徽省合肥市，韵达快递罢工； 

2022 年 3 月 21 日，安徽省合肥市，韵达快递罢工； 

2022 年 9 月 21 日，安徽省芜湖市，一物流公司拖欠工资，民工讨薪； 

2022 年 10 月 26 日，安徽省蚌埠市，韵达快递罢工； 

2023 年 1 月 8 日，安徽省淮北市，饿了么拖欠工资，外卖员讨薪求助政府； 

…… 

如果这些案例所在的安徽地方工会都如宣传所言成立了外卖行业工会联合

会，如果美团、饿了么及同类公司在安徽省这些地方都有成立企业工会，那么，

这些基层工会为何没能事前从工人口中知悉企业欠薪的事实，并通过与企业沟通

协商来提前介入事件，代表工人与企业谈判并解决劳资纠纷？如果这些集体行动

中的工人并没有寻找工会介入，那他们是为什么不找工会---是因为他们没能加入

企业工会和行业工会吗，为什么？还是他们虽然加入了工会，但并不信任工会，

因此才会在权益受侵害的时候通过媒体，法院和政府（而非寻求工会代表）解决

诉求？ 

https://www.acftu.org/ghjj/ghjczzjs/gfzd/gfzdzg/202209/t20220905_814484.html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8&endDate=2021-08&eventId=2021081312512216113&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9&endDate=2021-09&eventId=2021102612542686829&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9&endDate=2021-09&eventId=2021092713215642341&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10&endDate=2021-10&eventId=2021110117155421868&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10&endDate=2021-10&eventId=2021110112594133588&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10&endDate=2021-10&eventId=2021110112582426313&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2-03&endDate=2022-03&eventId=2022040622225005565&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2-09&endDate=2022-09&eventId=2022100721511351813&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2-10&endDate=2022-10&eventId=2022110817580306225&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3-01&endDate=2023-01&eventId=2023011022113711984&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10301,10302,10303,10304,10305,10306,10307,10308&parentIndustry=3&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E5%85%AC%E4%BA%A4%E5%8F%8A%E9%95%BF%E9%80%94%E5%B7%B4%E5%A3%AB,%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9%93%81%E8%B7%AF,%20%E8%88%AA%E7%A9%BA,%E9%95%BF%E9%80%94%E5%8D%A1%E8%BD%A6,%E4%BB%93%E5%82%A8,%E5%BF%AB%E9%80%92,%E5%A4%96%E5%8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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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工作华而不实 集体协商空有名头 

前述关于安徽省蚌埠“饿了么”外卖员李卓然在公司团建时意外去世一案，

CLB 在 2022 年 12 月就此事件采访了蚌埠市总工会和安徽省总工会机关党委。

尽管包括《安徽工人报》、全总《工人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都有报导此案，但

拥有外卖员行业工会和全国首份外卖行业集体合同的蚌埠市总工会在接受 CLB

访问时表明，工会既不了解也未介入李卓然工亡的案例。 

我们对此有二个疑问： 

第一，早于 2018 年，蚌埠市总工会就宣布在“饿了么”成立了工会，但 4 年

过后，蚌埠市饿了么外卖骑手李卓然的身份却还是“个体工商户”，与公司没有劳

动关系。饿了么这个工会到底是真工会还是假工会呢？ 

据安徽工人报 2022 年 10 月 21 日报道，蚌埠新业态劳动者入会百日攻坚活

动取得成效，发展四类群体入会 4.2 万余名，成立工会组织 1180 家，其中外卖

配送平台企业“饿了么”、“美团”两家企业加起来总共 1900 多名送餐员，百分之

百加入了“蚌埠市网约送餐行业工会联合会”工会。听起来很美好，但，这个数字

真实吗？ 

1900 名送餐员，哪怕是说 1000 人、甚至 1500 人加入了工会，都可能有人

信。当然，百分之百入会不是绝对不可能，只是跟目前外卖员权益的实际情况太

对不上号——尤其是李卓然这个例子在眼前，他既然是个体工商户、公司不承认

劳动关系，也就不可能加入工会。这个活生生的反例，很难不令人对安徽外卖行

业工人入会比率百分比的成绩生疑。 

第二，2019 年 8 月，蚌埠市刚刚成立了网约送餐行业工会联合会，不到一

个月，便宣布签订了全国首份送餐行业集体合同，“实现全国网约送餐行业性集

体协商零的突破”，并获得全总“集体协商十佳案例”；在“全国首份”的光环之下，

蚌埠市还于 2021 年、2022 年承办了安徽省首届及第二届城市工会集体协商大赛，

全总干部也曾赴蚌埠市调研，赞扬及肯定蚌埠市外卖行业集体协商工作。蚌埠市

俨然成为了外卖行业集体协商的样本模范城市。 

工人日报曾报道说，这份“行业集体合同，化解了送餐员工作中面临的若干

难题，也相对稳定了职工队伍”。且不提我们找遍全网都没找到蚌埠市的这份集

体合同文本，这个文本签订之神速也让人起疑：这个首份集体合同真是为了保障

外卖员权益、通过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谈判达成的真合同吗？还是为了抢“全国

首份”这个名分呢？或是为了完成全总派下来的任务呢？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5%AE%89%E5%BE%BD%E8%9A%8C%E5%9F%A0%E5%A4%96%E5%8D%96%E9%AA%91%E6%89%8B%E6%84%8F%E5%A4%96%E8%BA%AB%E4%BA%A1%E6%A1%88%E4%BB%8D%E9%99%B7%E5%8A%B3%E5%8A%A8%E5%85%B3%E7%B3%BB%E4%BA%89%E6%8B%97-%E5%B7%A5%E4%BC%9A%E9%9B%86%E4%BD%93%E5%8D%8F%E5%95%86%E9%A1%BB%E8%A7%A6%E5%8F%8A%E6%A0%B9%E6%9C%AC%E9%97%AE%E9%A2%98
http://www.jsgrb.com/article/content.html?key=6352b2e0bcfbd1f35a8b456a&type=lists
http://ah.anhuinews.com/gdxw/202207/t20220707_6125839.html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19430726558155300/?channel=&source=search_tab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18018619828601385/?channel=&source=search_tab
https://www.ahghw.org/xwzx/sxgh/bbs/10331161.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055897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05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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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导，自 2019 年起，这份行业集体合同每年都有展开新的协商和修改条

款。可实际上，3 年多了，蚌埠市外卖送餐员连基本的劳动关系都没有被这份集

体合同所保障，以至于 2020 年入职的外卖员李卓然因工身亡后，公司根本不承

认劳动关系。 

在李卓然这个案子面前，蚌埠市的外卖员入会数字和全国首份外卖行业集体

合同，突然仿佛被抽干了实体，只存个空架子。 

工会工作避重就轻 组织与谈判方为核心 

当工会抛开了“组织工作其实是为了谈判，谈判才能够吸引更多工人加入工

会组织”的核心，他们的大力气花在了哪里呢？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是主管外卖行业的全国性行业工会。在全总官网宣传

该行业工会“擦亮产业工会维权服务工作品牌”的文章中，该工会热衷于提供的服

务包括：指导平台企业建会，举办外卖骑手集体婚礼等活动，联合外卖平台企业，

打造“一平米温暖爱心驿站”等。 

“一平米温暖爱心驿站”是 2016 年来全总推广户外劳动者工作服务站的工作

延伸。目前，这些“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热”的户外

服务站被打造成了工会的品牌形象。对此，全总指导各地工会通过购买服务、项

目合作、委托办理等方式，以社会化市场化管理模式来经营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例如有些工会会找平台企业商量，要求平台旗下的商家提供服务和场地。个别地

方工会把这些服务站延伸为工会联合会的雏形，还有的地方工会不仅针对工人提

供服务，也将服务站开放给社区居民。个别工会会在服务站贴出招聘信息和提供

就业培训，吸引工人驻留服务站。一时间，各地户外劳动者服务站风起云涌。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全总表示，全国已建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逾十

万个，累计投入资金 18.66 亿元，有效缓解了户外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

难、如厕难”等现实问题。接下来，全总还要继续投入资金在站点建设，并举行

最美户外工作站评选等活动，势要将户外劳动者服务站打造成企业内职工之家一

样的品牌。 

在外卖行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也特别推出了“工会出政策、出规范，

平台出技术、出管理，商家出场地、出服务”的新模式并建立了六有标准，以对

各地爱心驿站进行考核。 

https://www.acftu.org/xwdt/ghyw/202209/t20220920_814959.html
https://www.acftu.org/xwdt/ghyw/202209/t20220920_814959.html
https://m.acftu.org/fwzd/hwldzfwzd/hwldzfwzdzddt/202211/t20221107_820642.html
https://www.acftu.org/fwzd/hwldzfwzd/hwldzfwzdzddt/202301/t20230129_824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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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工会交出了光鲜亮丽的外卖员入会数字、推行集体谈判范本，全国各

地到处都是工会建立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另一面则是外卖员的劳动权益仍然普

遍遭受侵害，这些工人们可能存在于工会的入会数字名单和集体合同名单上，实

际上却仍然要诉诸于集体行动和法律程序解决劳动争议，而非寻求工会代表维护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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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盟主不在 中国工会维护骑手权益怎能“无一是男儿”？ 

在整体结构性的限制之下，骑手们事实上并不依靠官方工会组织，而是通过

社交媒体在工会系统外建设自己的社群网络，将同区甚至跨区域的骑手纳入集体

群内，分享问题、寻求方案，并在合适的时机产生集体行动。 

讽刺的是，盟主不再，但江湖中外卖骑手的孤立无缘仍在不断重复。就在陈

国江被拘捕后的两年零一天，2023 年 2 月 27 日晚上，河北省廊坊三河市一位美

团众包的外卖骑手杨小兵在送餐途中遇到交通事故，送院后因为拿不出 6 万 5 千

元的医疗费用，迟迟做不了手术。中国劳工通讯了解到，他曾向自己供职的平台

求助，但美团仅仅拿出 1 万元，且白纸黑字与杨小兵签协议，讲明他是以“借贷

关系”领取这笔钱。 

事实上，现在各大外送平台都有强制要求外卖员每日交 3 块钱购买保险，然

而大部分骑手对保险保障的内容并不了解。保险理应在受保人受伤后可以起到作

用，但在杨小兵的案子里，必须先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警方出具文件后才能进

入索赔程序。最后杨小兵是靠着一批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卖骑手呼吁捐款，以及来

自“水滴筹”的公众捐款，勉强凑齐了手术需要的费用。 

杨小兵说，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出的交通事故，他认为自己是工伤，但在到底

向谁索赔时出现了困扰。一如上文刘乃仲案，杨小兵的合同也被外包公司瓜分了

许多块——一家来自河南的公司给他发工资，另一家来自江西南昌的公司帮他交

税，而他在河北廊坊跑外卖，他对这件事的后果也有预判——他说很多骑手遇到

事故后都去找劳动局，但是服务商根本不在当地注册，导致骑手根本无法追责。

有外卖骑手曾建议他向北京的一个美团众包工会申请帮忙，对方曾经试图提供

10 万元捐款，但却指由于他并非在北京工作的骑手，所以最终他无法领取 10 万

元捐款。至于是否能向三河本地的工会求助，杨小兵似乎不抱希望，他认为透过

“水滴筹”找律师更有说服力，但律师费用让他忧虑。 

杨小兵的案件发生，外卖骑手联盟盟主被捕后，工会本应填补上盟主之位，

不让骑手陷入无助状态。 

廊坊市总工会自称对于新就业形态工人极为关注。早在 2022 年 6 月 24 日，

河北省总工会主办的河北工人报曾经发过一篇报道，指廊坊市总工会下发了《关

于开展“新就业形态领域百日建会”行动的通知》，要求工会“把此项工作作为巩

固党的执政阶级基础，确保新就业形态领域职工队伍和谐稳定的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廊坊工会提出，要求“高定目标、自我加压、倒逼进位，全力确保实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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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要求各地方工会“建立督导通报机制，每月每季度定期汇总评比，把新就

业形态建会入会工作作为年终对各县级工会考评的重要指标”，并要求开展“回头

看”，“重新梳理、填补行业内建会空白”，要求“引导县级工会将未建会的新就业

形态行业建立台账，列出清单，查漏补缺”，要“圈出重点、挂图作战，确保应建

尽建、不留死角”。 

然而，在中国劳工通讯与廊坊三河市工会联络时，三河市工会却缺乏代表工

人进行工伤认定的能力，职工服务部仅称提供疾病互助的服务，而工伤无法被涵

盖其中。在工会看来，杨小兵惟一可以从工会获得的，只是免费的律师咨询服务，

但这也只包含前期的咨询，若需要走劳动仲裁或者提起诉讼，仍然只能靠杨小兵

自己去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三河市工会承认工会在这当中没有协助的角色，

但就抛下仍在病床上、没有经验且手停口停的杨小兵单打独斗去迎战外卖平台。 

眼见三河工会存在资源短缺问题，导致如同杨小兵这样的工人求助无门；然

而其上级工会廊坊市总工会听说这情况后，亦只是推诿杨小兵案属于下级工会的

范畴，轻飘飘一句“政策上，廊坊市总工会不可以直接干涉三河（工会）”。工人

报上所指的廊坊工会要求在新业态领域“不留死角”沦为一句口号，工会本应在政

策上协助像杨小兵这样的新业态从业者，但下级工会称缺乏资源，上级工会却不

闻不问，工会之间互相推诿的状况令杨小兵这样的外卖员永远留在了死角。 

实际上全总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重复陈国江及联盟所做过的事情，以

工会的组织方式团结外卖骑手、代表骑手维权。当工会作为行业工人的代表与外

卖平台展开行业谈判，骑手们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护、骑手们的利益才能不随

意被平台侵蚀，同时也有机会推动整体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对骑手们更加友好。 

如能做到陈国江及联盟曾经的作为，相信全总同样可以获得陈国江所做到的

“一呼万应”，让大家形成“有事可以找工会”的共识。让我们一起再回顾陈国江一

人之力所组成的“骑手联盟”曾经做过的事，并期许未来全国总工会可以倾力做到： 

• 培训就业方面：盟主协助准骑手办理健康证、租车事项；为新入行的骑手

分享接单经验； 

• 工人组织方面：盟主经常提醒骑手不接低价的订单，确保自己的订单价格

不会下跌，联盟把骑手利益最大化放在最前面，骑手们信赖并自觉招募其他骑手

加入联盟； 

• 职工文化方面：每个入群的骑手均有一个会员编号，联盟定期组织员工聚

餐，提供互助保障、生活救助、法律服务、经验分享等帮助； 

• 协助维权方面：为遭遇拖欠工资、遭遇车祸的骑手们解答疑难，为想要仲

裁、起诉的骑手牵线搭桥，让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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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宣传方面：盟主分别在抖音和快手都有数万粉丝，很多视频的阅读量

高达十多万甚至上百万； 

• 集体协商方面：“有事就找盟主”已经成为北京骑手的共识，盟主被捕之前

曾经建立了十多个微信群，骑手的好友多达上万。盟主曾经组织骑手在双十一期

间针对平台进行罢工，他更期望通过这些行动“和制定规则的人谈一谈”。 

 

若工会当其位做其事，由他们来依法代表工人和“制定规则的人谈谈”，外卖

江湖又何必需要有盟主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经在内部提及苏共解体的教训时反思，“戈尔巴乔夫轻

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

没什么人出来抗争。”面对历史存亡之际的党员和官僚体系，习近平是有着巨大

忧虑的。在此提出这句话，也是期望能够点醒那些自以为人多便势众、用空泛数

字代替实际成绩的工会工作者们，区区一个骑手盟主能够以一人之力抵过官方工

会的“千军万马”，而当盟主被迫离去，留下的权益空洞就更凸显了工会失位的严

重问题，而工会失信于工人的现状也早已是老生常谈。值此机会，我们是否还能

期待看到一位习近平所形容的工会“男儿”呢？就要看工会改革的真正决心了。 

 


